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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熱線」簡介
「生命熱線」成立於 1995 年，致力向有自殺傾向、感到絕望及有情緒困擾的人士提供益友 [ 即以陪伴及開放的

態度了解當事人的困擾，在「不指責」和「非批判」的環境下「用心聆聽」] 及其他預防自殺服務，使他們情緒

得以紓緩，從而積極面對人生。此外，我們希望提高公眾對自殺的認識，並尋求預防自殺的有效方法。

服務範疇

◎	 24 小時預防自殺熱線服務		 	 [ 電話 :2382 0000]

◎	 外展預防長者自殺服務	 	 	 [ 電話 :2382 2007]

◎	 [ 釋心同行 -- 自殺者親友支援計劃 ]	  [ 電話 :2382 2737]

◎	 義工招募及訓練

◎	 社區教育

[ 生命熱線 – 自殺者親友支援計劃 ]
計劃背景

有自殺學之父之稱之施德曼博士 [Shneidman] 認為，每

位自殺人士，保守估計會為最少 6 位與其有密切關係

的人帶來創傷 [Shneidman,1969] ﹔亦有研究顯示自殺

者親友的自殺傾向較其他人高出 3 倍。現時，本港每

年平均有超過 1,000 宗的自殺個案，以此推斷，每年

便至少有6,000位親友受到親人自殺離世的身心影響。

藉著「李家傑珍惜生命基金」的支持，「生命熱線」

於2008年開展了[釋心同行—自殺者親友支援計劃]，

透過個人或家庭輔導服務、同路人互助小組、相關之

治療性活動，以及「自殺者親友網上紀念館」的網上

服務平台，以支援親友過渡哀痛，走出親人自殺的陰

霾，並重整生命的意義。

我們關心

◎	 自殺者親友的身心健康需要，以及因喪親而引發

之情緒反應

◎	 推動社會大眾關懷自殺者親友的處境及需要

我們的服務

◎	 個人或家庭支援服務

◎	 「釋心同行」同路人互助小組

	 	-「重拾失落的心」同路人互助小組 

	 對象為曾有配偶 / 親密伴侶自殺離世的家屬

	 -「牴犢情永在」同路人互助小組 

	 對象為曾有子 / 女自殺離世的家長

	 -「手足情再牽」同路人互助小組 

	 對象為曾有兄 / 弟 / 姊 / 妹自殺離世的家屬

	 -「情繫父母恩」同路人互助小組 

	 對象為曾有父 / 母自殺離世之成年子女

	 -「陪著你成長」親子小組 

	 對象為曾有父 /母自殺離世之學齡孩童及其家長

◎	 「自殺者親友網上紀念館」 

	 [ 網址 :www.sps.org.hk / www.careforlife.org.hk]

◎	 義工培訓

◎	 社區教育

作者簡介

陳德茂博士  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工作系助理教授

陳德茂博士是資深家庭治療師、婚姻及家庭治療哲學博士、香港專業輔導協

會副院士及認可輔導員。先後到英、美、澳洲等地深造家庭治療，現任香港

浸會大學社會工作系助理教授。曾任突破機構、楊震社會服務處的心理輔導

員、私人執業家庭治療師及循道衛理亞斯理社會服務處總幹事。他對男士的

研究有特別見解，對現今社會廣泛關注的男士童年受性侵犯、男士面對離婚、

男士喪偶及自殺的歷程、夫妻甚或是父子之間衝突處理、男士服務的發展路

向等，陳德茂博士都有豐富的研究心得。

有關男士中文作品計有 :

陳德茂，李健賢，黎偉倫 (2010)。《在你遙遠的附近，尋找男士離婚足跡》。香港：香港明愛男士成長中心。

陳德茂，鍾綺蓮 (2010) 。《尋解導向治療法 : 多媒自學教材示範》。香港：香港浸會大學。

陳德茂 (2009)。《被遺忘的主角，反思男性性侵犯倖存者的創傷研究報告書》。香港：香港明愛曉暉計劃。

陳德茂 (2009)。《走向服務的另一端，香港男士服務的挑戰》。香港：香港明愛男士成長中心。

陳國康、陳德茂 (2001)。《男性主義運動》，載社聯社區發展部社區發展資料彙編編輯委員會編，《社區發展服務：

總結與變革》，頁 45-63。香港：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陳德茂（2001）《婚姻荒謬論》。 香港栢成貿易有限公司。

陳德茂（2001）《家庭關係三角論之男人的路》。香港栢成貿易有限公司。

陳德茂（2001） 《男人自尊篇：一本女士要看的書》。香港栢成貿易有限公司。

蔡元雲、陳德茂等著（2000） 《弟兄情－打破男人間的冰牆》。學生福音團契出版社 。 

陳德茂、 余德淳等著（1999）「再做新男人」講座光碟。突破機構。 



男士喪親之痛 ~面對家人自殺之真實歷程

4 5 香港浸會大學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The Plight of Men in Grief - The Journey of Coping with Family Suicidal Events

目錄

「生命熱線」簡介		 	 	 	 	 2

作者簡介	 	 	 	 	 	 	 3

序

˙「生命熱線」副總監 - 錢文紅小姐	 	 	 5

˙ 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工作系系主任 - 黃昌榮教授	 6

	

第一章	 簡介	 	 	 	 	 	 8

第二章	 文獻回顧	 	 	 	 	 10

第三章	 研究方法	 	 	 	 	 16

	

第四章	 他們的故事	 	 	 	 	 18

	

第五章	 綜合分析	 	 	 	 	 37

	

第六章	 總結	 	 	 	 	 	 55

參考文獻	 	 	 	 	 	 	 57

	 	

附件

˙ 訪問問卷及相關資料	 	 	 	 	 62

附錄一	 	 	 	 	 	 	 	

˙ 自殺者親友之喪親反應及歷程	 	 	 65

˙ 送給自殺者親友的話	 	 	 	 	 67

˙ 送給關心自殺者親友的人	 	 	 	 67

鳴謝	 	 	 	 	 	 	 	 69

	 	

序一

2009 年死因裁判官報告指出，香港自殺人數為 1,069

人，比 08 年上升 10%；不斷上升的自殺數字提醒我

們預防自殺服務的重要性。死者已矣，但據研究顯

示，每宗自殺個案往往會為至少 6 名的親友帶來情緒

困擾，更甚者，其自殺風險亦較一般人為高。以此推

斷，本港每年平均約有 6,000 多位親友承受著至親自

殺而帶來的哀痛及影響。「生命熱線」承蒙「李家傑

珍惜生命基金」贊助，於 2008 年開展「釋心同行 - 

自殺者親友支援計劃」，透過專業輔導及同路人互助

小組，為自殺者親友提供一個紓緩情緒的空間，陪伴

哀傷的心靈走出低谷。

  

面對至親自殺離逝所感受錯綜複雜的傷痛，實不足

為外人道 ! 每位親友探索的起點及哀傷歷程也是獨特

的。而男性作為傳統社會公認為「強者」、「陽剛」

的代表，在處理傷痛的經歷上，有著什麼特點 ? 我們

期盼本研究報告可以不同的角度反映出男士面對哀痛

的反應、特質及心路歷程；讓男性自殺者親屬、其身

邊親友及輔導同工，進深一層了解並聆聽男性過渡哀

傷的需要，從而配合並發展出更適切的治療方法。 

在此，我衷心感激【釋心同行】計劃的 11 位男士撥

出寶貴時間參與是次研究，你們的支持和無私的分享

個人經歷，豐富了本研究項目對自殺問題的探索；藉

著你們的經歷，悟出生命的無常；生命的無常，亦同

時看到人的堅韌力，體會到人的承載能力。生命既是

無常，我們更需學習「活在當下、珍惜所有」。

同時，亦要感謝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工作系陳德茂博士

對男士服務研究的熱忱，得以促成是次之合作。希望

「生命熱線」與院校之間未來有更多合作之機會，以

有系統之科研探索服務需要並整合實務經驗，為服務

使用者提供更優質及具果效的服務。

自殺個案，一宗也嫌多 ! 預防自殺工作實刻不容緩。

「生命熱線」將繼續支援自殺者親友過渡哀痛、用心

聆聽每位情緒受困擾人士的需要。誠盼社會大眾與我

們共同為預防自殺工作努力，攜手令香港成為一個充

滿關愛的城市 !

 

錢文紅

「生命熱線」副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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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在如今弱肉強食、充滿競爭的社會裏，人們都承受著

巨大的生活壓力。也許正因如此，患上情緒病、精神

疾病，甚至選擇極端的方法來結束自己生命的人亦越

來越多，不禁讓人唏噓。由於長期的壓力和一時的衝

動，自殺者就這樣決定離開，但是對他們身邊的家人

造成的傷害卻是一生一世，特別是至親的爸爸媽媽，

又或者是伴侶。

白頭人送黑頭人以及失去伴侶無疑是人世間最刻骨銘

心的傷痛，在這本報告書中幾乎所有的受訪者都承受

著這樣的傷痛，就是親人選擇自殺的一瞬間，他們的

生活徹底改變。死亡是一張單程票，從此將人們彼此

的身心永遠隔離，那種說不清、道不明、遺憾、悔恨、

哀傷、內疚的感受全部湧上心頭，並會伴隨著這群在

世者很久、很久。

爸爸或者是先生，面對子女或太太的自殺，心中的鬱

結是深厚的；男性平時不擅於表達自己的情緒，而面

對至親的自殺，那種哀傷和自責更是難以言喻。事發

後他們需要立刻站出來處理逝者的身後事，並可能要

面對社會輿論質疑他們未能擔當起家庭中保護者的角

色，這種壓力可想而知。在報告書中，作者和他的研

究團隊從多個視角來研究男士面對至親自殺的內心掙

扎和經歷，其中包括他們的情緒反應、心路歷程、處

理情緒的方法等等。報告分成幾大部分，方便讀者捕

捉男性倖存者的情緒。

報告書中，“他們的故事”這部分感人至深。筆者寫

出了男士回顧家人自殺的那段日子的點點滴滴，這樣

的回顧似乎讓讀者也一起經歷他們所經歷、感受他們

所感受，並不禁也有揪心之痛。此外，在每個章節銜

接處，筆者用思念親人的古詩來串聯，因為對於親人

的思念是從古至今恒久存在的。當逝者已去，再也看

不見摸不著的時候，思念的情緒只會愈益沈澱下來。

用古詩來串聯，更表達出男性倖存者對逝者的愛是深

沉、含蓄、而恒久的。

整個研究反映了研究團隊以及「生命熱線」同工的共

同努力，從報告書的字裡行間，也感受到他們對這群

男性倖存者的熱誠和關注，讓我們好不感觸。而我們

更希冀，我們能多走一步，無論是防範自殺行為，還

是事發後的介入工作均能做得更多更好。畢竟自殺讓

逝者和倖存者付出的代價實在太大，亦是倖存者生命

中不能承受之重。

黃昌榮教授

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工作系系主任

生哀百十載，死苦千萬春。

何為千萬春，厚地不復晨。

我非忘情者，夢故不夢新。

宛若昔之日，言語尋常親。

及寤動悲腸，痛送如刮鱗。

---- 《夢感》梅堯臣

注：這是一首懷念妻之詩，前六句寫生離死別的痛苦。詩人因妻子去世，綿綿哀思不盡，夜晚更

是潛入夢中，使詩人內心承受了痛苦的煎熬。而於死者，更是死不瞑目。後六句寫夢中和夢醒的

情景。詩人在夢中與妻子溫馨相會，夢醒後，面對四壁淒涼，人去樓空，更是悲痛欲裂。全詩透

過自身創痛，表達了詩人對以往生活的無比懷念，對謝氏的誠至忠貞愛情，詩人以夢中溫情的甘

美，反襯夢後的孤寂悲戚，可見內心的悲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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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簡介
　　

父母兄弟葬後山，夫妻子女藏心間。

---- 由被訪者李先生提供，出處不詳

喪親，可以說是人生中最痛苦的事件，面對著喪親這

種沉重的打擊，男士既不善於表達也難以找到合適的

服務，因為大部分的研究及服務均以女士為主，以至

於我們根本沒有足夠的知識為這群男士提供適當的服

務。而且，對於他們本身來說，被社會定型所迫，即

使要踏出求助的第一步也實屬不易。男士一直被定型

為堅強及硬朗，對於他們的需要及情緒在過往很少得

到服務機構及外界的關注。但這能代表他們沒有情緒

或者不需要支援嗎？

是次研究以喪親男士為主，他們的家人都是因為自殺

而離世。自殺，現今已成為了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

這不僅需要大量的研究來了解為何他們會自殺，更值

得關注的是，當家中某一個成員自殺後，我們該怎樣

安撫他們的家人。較早前有一位男士因喪親後情緒不

穩定而步上其胞兄自殺的後塵！由此可見／可想而

知，自殺者為其家人帶來多大的壓力、傷痛和絕望。

有研究指出，喪親是人一生當中最難承受及壓力最大

的一件事情，尤其當自殺過身後，其家人，特別是家

中的男士將面對這種打擊、自身的痛苦、甚至社會上

對他們的責備。因為他們是家中的男性，應該擔當起

保護家人的義務，但一旦有家人自殺身亡，內疚、責

備、絕望都一併湧向家中的頂樑柱。所以，喪親男士

需要別人的諒解及幫助。

在是次研究中，我們發現許多男士面對喪親的特別之

處，例如堅強地處理家人的情緒，忽略或壓抑自己的

情緒，對死者懷有憤怒，嚴重感到自責，以及不斷替

已故的親人尋找他們尋短見的藉口等等。這些思想及

行為不但一直反復循環並且在這整個過程中，他們都

充滿極大的哀怨和憤怒，這讓我們不禁反問，是否憤

怒是男士表達哀傷亦是讓他們在傷心中喘息的一個方

式？

這次研究更發現了男士面對喪妻、喪子、喪女的差

異。但一樣的是，無論哪一個家人用自殺的方式結束

自己的生命，他們的丈夫或者爸爸的傷痛遠遠超乎我

們的想像！不只是痛、傷心、絕望，喪子及喪女的爸

爸們感覺斷了血脈，失去了生活中或身體上一個重要

的部分，不能再享天倫之樂；喪妻的男士就像人生失

去了方向，縱然繼續生活、努力工作，但似乎一切都

沒有了意義，因為一直在身邊支持陪伴自己的那一位

已經不會再回來。

為了幫助這群急需支援的男性倖存者，我們邀請了

十一位喪親的男士來參與我們的研究。透過探討男士

面對喪親的情緒反應、心路歷程、如何理解家人自殺

的事件、及處理後事的方法等，我們可以全面地了解

這群男性倖存者。希望這份研究報告能引起大家對這

群被忽略男士多一點的關注，可以令他們在迷失和傷

痛中得到一點支持、安慰和希望。

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

千里孤墳，無處話淒涼。

縱使相逢應不識，塵滿面，鬢如霜。

夜來幽夢忽還鄉。小軒窗，正梳妝。

相顧無言，惟有淚千行。

料得年年腸斷處，明月夜，短松岡。----《江城子》蘇軾

注：這首詞寫詞人對亡妻的深沉思念。前面字字句句寫出了不能相逢之痛苦，然而「縱使」一轉，

別開天地，即使相逢也不相識，因為「塵滿面，鬢如霜」寄予了詞人對無限身世感慨，更流露出

對亡妻的思念之深情。結句以人寫己，以死者寫生者，死者思夫腸斷，更見生者相思淒涼之沉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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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文獻回顧

2.1 香港及世界各地的自殺概況

近年在許多西方的國家中，自殺比率有顯著的上升。

因此自殺成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世界性議題及得到了大

眾的關注 (Stroebe, Stroebe & Abakoumkin, 2005)。

根據 WHO(2003) 的統計，1999 年各國的自殺比率分

別為：美國 21.7、英國 15.1、瑞典 27.7 及德國 27.5(

每 100,000 人計 ) 。這種情況在亞洲沒有緩和，尤其

以日本的情況最為嚴重。於 1999 年，日本的自殺比

率達到 50.6，是西方國家的一倍。韓國的自殺比率亦

有 27.1，新加坡的自殺比率為 18.9。單從這些數字

來看，很難得知世界各地自殺問題的嚴重性，讓我們

來做一個小換算，在美國，於 1999 年的自殺比率為

21.7( 每十萬人 )，而當時的美國人口大概有三億，所

以那年因自殺而死亡的美國人大概有 61500 位。

過去十年，香港的自殺問題亦有嚴重的趨勢。從

1997 年以後，自殺率有明顯升幅，上升率為 61%，

由 1997 年的 784 人 ( 每 1 萬人就有 12.1 人死於自殺

) 增至 2003 年的 1264 人。身體及精神健康，家庭糾

紛和財政問題為主要的原因。其次包括有工作、人際

關係及濫用藥物。

現今經濟體系不穩定可能促使自殺個案提升，因此預

防自殺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由於自殺者往往為家人

造成極大的精神壓力及困擾，所以我們不僅需要防止

自殺工作，且應顧及事發後，那些家人的情緒及精神

健康，因此如何支援他們走出喪親的陰霾是一個嚴峻

的任務。

2.2 倖存者的類別

倖存者 ( 有家人死於自殺的人 ) 面對喪親，他們有著

不同程度的傷痛。Winch 和 Letofsky(1981) 把倖存者

分為三大類，包括有預計型、非預計型和突發喪親

型。

不同的倖存者，對於家人過身有不同的反應。第一類

預計型倖存者 (Anticipatory) 的情緒衝擊相對較小，因

為他們有機會去面對失去至親離世前的情緒反應，這

類倖存者的家人多數因為病痛的緣故而離世；第二類

非預計型倖存者 (Non-anticipatory) 的情緒衝擊比較嚴

重，因為直到死者死亡之前，家人仍然與他們共同生

活，沒有想過會就此永遠失去了這位家庭成員，而且

沒有心理預備會失去至親，這類逝去的親人多死于意

外；第三類突發型倖存者 (Sudden Experience) 是最脆

弱的一群，因為他們的家人是自殺而突然去世，他們

承擔了預防親人自殺的責任！而且死者家人仍然要生

活於他們共同的社交圈子中，從而導致壓力倍增。這

類倖存者會不斷地尋找家人自殺的原因，或者否認家

人的死亡！由此可見，不同的喪親會有不同的情緒反

應。

2.3 自殺影響

家庭是一個互動的系統，任何一位成員出現問題整個

家庭都會被影響，因此家庭成員自殺對整個家庭造成

極大的負擔。這是一個極有破壞性的影響，這些極負

面的衝擊尤其對至親好友造成長久的傷害。倖存者一

般會承擔起家人自殺的責任同時亦會遷怒於死者及自

己。然而，這個論述是否適用於每一個家庭關係呢？

普遍認為，家庭面對著親人自殺，家庭成員的關係會

變得疏離 (Barlow & Morrison, 2002, cited in Cain & 

Fast, 1972)。除了這個論述之外，男士倖存者在親人

自殺後會承擔起保護者的角色，以免家庭系統再受衝

擊 (Stroebe, Stroebe & Abakoumkin, 2005)。以上兩種

說法極其矛盾，因此實際的家庭狀況仍有待考證。

2.4 倖存者的情緒及反應

2.4.1 壓力與抑鬱

失去至親是一生之中最傷心的一件事情。倖存者承受

著極大的壓力(Brugha et al., 1985)。當至親自殺之後，

家人需要處理情緒上的失落，在處理傷痛之餘，還要

面對永不休止的工作。面對著別人的閒言閒語，他們

難於表達內心的感受，因為他們覺得非常羞恥。實際

上當這群倖存者面對失落和閒言閒語時，他們要承受

巨大的壓力和創傷，也不敢輕易向外人表達心裡面的

感受，因為他們認為別人不能理解親人自殺的痛苦。

工作對於倖存者來說是一種負擔還是一個避難所？工

作增加了壓力還是讓倖存者從回憶及負面情緒之中歇

息？男性倖存者傾向於盡快回到工作崗位 (Campbell 

& Silverman, 1996)。或者這與男、女倖存者的的性

別有關，對於男性倖存者，工作有助於讓他們暫時忘

卻喪親之痛。有研究指出，父親多用工作來逃避面對

傷殘及子女死亡的事實 (Sarnoff 1977; Wood & Milo, 

2001)。此外，當至親死於自殺，家人患上精神病的

風險會提高 (Clark & Goldney, 2000; Jones, 1987)。倖

存者有幾個特別症狀包括一些反射動作、片段回憶、

做惡夢，有些個案倖存者會患上創傷後壓力症後群

(Barlow & Morrison, 2002)。

2.4.2 內疚感

內疚感是另一種特別的症狀，例如倖存者會追查自殺

的原因、忌諱提及自殺是一個意外、覺得非常內疚

和怪責自己 (Silverman et al., 1994)。儘管如此，內

疚感及自責是由於他們擔起了親人自殺的責任，倖

存者普遍認為如果他們努力，他們能夠預防家人自

殺 (Barlow & Morrison, 2002)。除此之外，未能解釋

親人自殺的原因亦造成了倖存者的內疚感 (Barlow & 

Morrison, 2002)。

2.4.3 回應和反應

通常倖存者對親人的自殺原因抱著疑問及懷疑，他們

會不斷尋找死者的自殺原因，且傾向於尋找及代為解

釋親人自殺的原因。即使親人的自殺原因已被確定，

倖存者仍然不停推敲自殺原因 (Dogen, 1991) 。根據

Barlow 和 Morrison(2002)，由於永遠不能得知家人自

殺的真正因由，而導致倖存者不斷猜測。

2.4.4 憤怒

倖存者對於死者及自己存有憤怒是一種普遍的反應。

Cain(1972) 稱這種現象為「無能為力的怒火」，因為

死者永遠不能夠解答倖存者的疑惑以平息他們的怒火

(Barlow & Morrison, 2002)。不幸地，這種憤怒會變成

倖存者的自責，或者轉換成對其他家庭成員的不滿。

一方面，憤怒能夠保護倖存者免受親人自殺所帶來的

負面影響，但同時倖存者和死者的關係亦都破壞了

(Barlow & Morrison, 2002, cited in Cleiren & Dierkstra, 

1995)。當倖存者面對這強烈的不安及傷痛時，他們

感覺到喘不過氣或是承受不了。對於死者的憤怒正好

能夠給騰出一個喘息的空間，以憤怒來抹去傷痛的感

覺。事實上，他們的傷痛不能完全被憤怒抵消，既心

痛亦憤怒的心態時常在自殺倖存者的身上同時存在。

2.4.5 無助及限制，社交能力的損害

許多研究證實非自然死亡死者的家人往往會成為被指

責的對象，並且遭到歧視和排斥 (Feigelman, Gorman 

& Jordan, 2009)。社會禁忌往往令到他們覺得羞恥而

不敢向他人透露家人自殺的經歷。家醜不可外揚這個

信念根深蒂固地存在於中國人的思想中。但是不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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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的是，倖存者處於劣勢，所以他們極需要專業人士

的支援。但是倖存者經常覺得不被諒解和被歧視，因

此而不會主動尋求協助 (Barlow & Morrison, 2002)。

正因為倖存者難於與他人分享家人自殺的感受或者

尋求外界的協助。家人自殺損害了倖存者的社交能力

(Calhoun & Allen, 1991; Farberow, 1991)。他們失去

了親人諒解，亦得不到專業人士的幫助，傷害因此而

加深。

2.5 過往的研究

近年，有一項關於 ( 自殺 ) 喪親及歧視行為的研究，

此研究的目的是探索倖存者遭到親人歧視及抑鬱程

度。透過機構或內部通知，共招募到 540 個參與者，

他們的孩子都是死於自殺。是次研究發現大部分受訪

者遭到嚴重歧視和排擠。同時，失去了心愛的子女讓

他們覺得非常孤單，且得不到外界的支持，包括家人

和朋友 (Weiss, 1975)。與此同時，親人亦都迴避與他

們討論關於已死的孩子，親人表現出來的漠不關心及

提出一些不切實際的建議使倖存者十分沮喪。但是，

當倖存者受到嚴重歧視或遇上困難，參與治療小組能

夠幫助倖存者舒緩傷痛 (Feigelman, Gorman & Jordan, 

2009)。

2.6 男性倖存者

當面對喪親，兩性的差異相對較明顯，例如女性能輕

易用眼淚或者其他外顯的方式表達自己內心的哀傷，

而男士可能久久都不能抒發自己的情緒。因為他們的

需要及反應都不相同，為了提供適當的輔導給予男女

倖存者，這些差異應被著重及研究。可惜，喪親的研

究很少著重男士喪親的經驗，大多數研究都偏向關

注女士喪親後的情緒 (Campbell & Silverman, 1996)。

這個現象或許是基於傳統研究偏重於女性的情緒經

驗，而忽略了男性倖存者的心理及情緒上的壓力所

致。男士往往被社會定形為堅強、硬朗、 獨立、自

我，而女性則主要定形為擁有富有同情心、細心、柔

弱 (Lopata, 2002)，從而導致很少研究注意到男性倖

存者的傷痛及需要。事實上，同女性倖存者一樣，當

男士面對至愛突然自殺一樣會心碎。女性倖存者比男

性較易於表達情感及主動尋找幫助，因此她們的情緒

和壓力容易得到舒緩，女性們處理喪親的情緒及反應

或許會比男性倖存者成功得多 (Legrand, 1986)。男性

倖存者則剛剛相反，他們不善於表達情感、冷淡及不

會輕易求助，因此男性倖存者需要的支援比女性倖存

者還要多 (Martin & Dora, 2000)。雖然男士不善於表

達情感，但並不代表這一群喪親的男士沒有受到傷

害或產生創傷的後遺症。根據文獻回顧，男性倖存

者比較理性，他們會利用工作來分散喪親帶來的傷

痛。能夠坦然地表達內心的感受是女性倖存者的特質

(Martin & Dora, 2000)，因為女性倖存者以直覺悲傷

型 (Intuitive grieve) 為主。男性倖存者屬於工具型的

悲傷者 (Instrumental grievers)，並不像感性倖存者的

情緒那麼強烈，雖然他們不會表達強烈的情緒，但是

工具型的悲傷者仍然能夠感受到喪親的傷痛。工具型

悲傷者用理智控制及忽視他們內心強烈的情緒。這導

致他們忙於安慰家人而忽略了自身的感受。

此外，男性倖存者難於面對喪親也是因為他們往往

承擔了保護家人的角色，他們不會在家人面前表露

太多負面情緒以免家人再受到傷害或感到困擾。他

們亦都獨自背負著沒有照顧好家人的責任，使到這一

群男性倖存者走入了絕境。有學者 (Stroebe, Stroebe 

& Abakoumkin, 2005) 指出，喪偶人士有較大機會自

殺。亦有一個研究指出，男性倖存者相對女性倖存者

有較高機會自殺 (Velting, 1999)。對於男性倖存者，

妻兒是他們最重要的親人，失去了至愛是一個悲劇。

但是，男性倖存者對於失去妻子和兒女有著不同的反

應。

2.7 失去妻子

當妻子自殺，丈夫通常會患上數年抑鬱症及感覺到十

分內疚 (Campbell & Silverman, 1996)。他們會沉溺於

想像當初應如何預防妻子的自殺，以致他們的妻子不

致於走上了絕路 ( 羅賓森 , 2003)。

根據 Daggett(2002) 的一項研究，八位中年喪妻的男

士參與了研究，他們的妻子是死於意外或疾病。透過

深入的個人面談，研究員整理出了三個類別，第一個

類別關於自殺過身；第二類別是關於意外身亡；第三

類別是關於疾病身亡。這三個類別區分了喪親人士的

哀痛、自我控制、尋找支援及人生意義的需要。參與

者指出，失去了妻子並不只是失去了一個同伴這麼簡

單，而是失去了和妻子過往的生活及將來的計劃。

另一項研究指出，男性倖存者失去了妻子之後感覺到

十分孤單並對現在的生活感到彷徨，尤其是當他們的

妻子是突然過身。對於女性來說，失去了丈夫使她

們覺得失去了保護，然而卻沒有想過孤單這回事。

但對於男士來說，孤單是一個悲慘的命運，失去了

妻子就像失去了一個指南針 (Lieberman, 1996)。根據

Berardo(1970) 指出，年老的喪親者在社交上會被孤

立，因為他們的妻子是一道與外間聯繫的橋樑，包括

男性倖存者的家人、朋友和社區。因此沒有妻子的協

助之下，他們迷失了方向。男性喪親者一般會孤立自

己，因為所有東西已經失去了意義。他們相較於女性

喪親者變得實際和顯現出較少感情。再者，男性會較

遲疑去接觸他人 (Brabent, Forsyth, Craig & Meloncon, 

1992)。

根據 Campbell 和 Silverman (1996)，男士喜歡以工作

麻醉自己及逃避傷痛，而這種現象只適用於男性。但

是這些研究只在西方進行，而且參與人士的妻子並不

是死於自殺，所以這些研究不一定完全適合香港借

鏡，所以文化上的差異亦需要被考慮。

2.8 失去孩子

對父母來說，失去了孩子是個極具破壞及創傷性的事

件，這引致他們有極強烈的情緒反應 (Rando, 2004)。

對於倖存父母來說，孩子的死亡比起其他親人的過身

更痛苦 (Mahon, 2009)。突然失去了孩子使整個家庭

未能有足夠準備去面對喪親過程 (Crowe, 2006; Gerber, 

1974)。孩子突然死亡，家長承受的傷痛遠比孩子自

然死亡的家長為多 (Oliver, 1999)，及更不能夠接受現

實 (Smith, 1982)。

失去了孩子並不只是失去了至愛，而是失去了父母

親在家庭和社區裡的角色。孩子過身後，父母有強

烈的內疚感，感到無能及失去了自我價值 (Oliver, 

1999)，他們不但失去了希望，還失去了對將來的夢

想 (Crowe, 2006)。

男士不善於用言語表達傷痛，妻子的悲痛使他們十分

沮喪及關注 (Schwab, 1998)，因為他們覺得需要維持

及保護剩餘的家庭成員 (DeVries et al., 1994)，或者

他們會支撐著整個家庭及擔當一個領導的角色，使他

們的妻子感到安慰。父親喜歡用工作來逃避孩子的死

亡和傷殘 (Sarnoff, 1977; Wood & Milo, 2001)，所以，

當男性面對喪親，他們便會傾向運用工作來逃避和承

擔起保護者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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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當父母失去了孩子，他們會有強烈的憤怒，他

們會怪責社會令他們的孩子走上了絕路；另一方面，

對於孩子這種不負責任的行為也感到憤怒 (Owens, 

Lambert, Lloyd & Donovan, 2007)。雖然父母親對於社

會及孩子感到憤怒，但同時其他人亦會對父母感到不

滿。當孩子自殺身亡，父母不但需要適應喪親的傷

痛和過程，還要承受他人的指責，這促使他們難以

度過喪親的過程及承受更多壓力 (Cain & Fast, 1972; 

Rudestam, 1977)。

但現今的研究在孩子自殺對於父母的影響仍然十分缺

乏，大多數研究都局限於對父母親失去孩子的傷痛，

而忽略孩子的死因。再者，男士喪親的研究亦需要作

進一步的跟進。

2.9 研究男性倖存者的需求

在香港，男性面對的問題眾多，如自殺、離婚、失業、

家暴等等，但社會上並沒有相應或足夠的服務來提供

給男士(陳國康，陳德茂，2001)。正如這班喪親男士，

他們普遍被視為個別的研究小組 (Byrne & Raphael, 

1994; Campbell & Silverman, 1996)，大多數喪親的研

究都著重於母親的情緒和反應 (Oliver, 1999)。男性倖

存者往往淪為被責罵的對象，甚至被視為兇手。

事實上，男性面對至親的突然離世會承受著傷痛，整

個人亦可能因此而崩潰。研究指出，倖存者承受著極

大的悲痛，大多數倖存者都會出現精神緊張、抑鬱和

感到孤單。同時男性倖存者在尋求協助期間亦承受著

壓力及歧視，使他們難於表達內心的情感。這證明男

性倖存者極需要適當的支援，以協助他們度過人生之

中最艱難的時刻。這個研究主要探索香港的男性倖存

者如何調節及處理家人的突然離世 ( 自殺 )。希望藉

此讓男性倖存者得到足夠的支援及關注。

陽台隔楚水，春草生黃河。

相思無日夜，浩蕩若流波。

流波向海去，欲見終無因。

遙將一點淚，遠寄如花人。

----《寄遠》李白

注：此詩寫思念佳人之苦。由於時空阻隔，相見亦難，歲月奔流，相思

日深，日日期盼，夜夜等待，春夏秋冬，年復一年，獨不相見。相思催

人老，更教人覺得揪心地疼。即便這樣，命運卻偏偏捉弄人，有情人不

能團聚，相思之苦，只能以淚洗面，但願能將一滴淚寄與如花之佳人，

她會感受到我對她的切切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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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研究方法

3.1 研究目的

男士的形象一向被社會塑造成堅強、理性、剛毅。他

們能勇於面對傷痛與困難。 但男士面對至親自殺的

事實，男士是否能用理性去處理這如此巨大的傷痛？

當中受訪的男士為自殺者的父親或丈夫 ( 另外有一個

是弟弟 )，他們形容那種衝擊遠遠超越了人世間的任

何傷痛，外人或許不明白， 我們試著用這個研究來

細說這一份難以預計的衝擊及其切膚之痛。

自殺行為給自殺者的家人帶來的負面影響，他們承受

的傷痛及壓力比任何人還要高。其一，男士們礙於社

會賦予的形象而不會輕易向外界尋求幫助，那麼他們

是如何面對喪親之痛的？其二，探索喪妻、喪子及喪

女之間的差異亦成為我們主要的研究目的。

3.2 研究方法

是次研究採用了質性研究的方法。共有十一位男士成

為研究對象，每五至六人一組，進行了兩次聚焦小組

(Focus group)；然後每個人都個別地進行了深入的個

人面談 (In-depth individual interview)。

3.3 被訪者資料

是次研究對象共有十一位男性，年齡由三十至六十歲

不等。當中包括四位喪子，三位喪妻 三位喪女及一位

喪兄的個案。當中絕大部份選擇了從高處跳下 ( 跳樓 )

的自殺方式，而事發地點以家中及其住所大廈居多。

被訪者當中，家人自殺事件發生至今大約有十年至三

個月不等。

據受訪者估計其家人自殺的原因有：抑鬱症，狂躁抑鬱

症，及其他疾病導致的抑鬱症，各種壓力，包括工作，

婚姻和生活壓力，過份追求完美，及家人過份關注。

圖表一：被訪者資料

稱號 自殺家人 方法 被訪者認為自殺原因

1 信仔 妻子 跳樓 抑鬱症

2 國興 妻子 割脈 + 窒息 不能面對在工作上背負負面的聲譽

3 阿鴻 妻子 跳樓 抑鬱症及工作壓力

4 阿力 兒子 跳樓 治療疾病藥物而產生幻覺及狂躁抑鬱症

5 阿強 兒子 跳樓 事業上的挫折及感情問題

6 世安 兒子 跳樓 抑鬱症及家人過份關注

7 阿良 兒子 跳樓 甲狀腺及抑鬱

8 曉明 女兒 跳樓 讀書壓力及患有精神病

9 家寶 女兒 跳樓 感情問題

10 Ａ先生 女兒 服藥 感情問題

11 子雄 哥哥 跳樓 感情及經濟問題

清明時節雨紛紛，

路上行人欲斷魂。

借問酒家何處有？

牧童遙指杏花村。

----《清明》杜甫

注：清明佳節，本是花紅柳綠、春光明媚的時候，卻細雨紛紛。每

逢佳節應闔家團聚，而今孤身趕路，觸景傷懷，思親懷土，心情淒

然；這時，猛然想起找個酒店，歇腳避雨，飲酒禦寒，解悶消愁。

於是向人打問何處有酒家，牧童指向前方不遠紅杏枝頭，酒旗在望

的村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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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他們的故事

國興 – 繼續撐下去的丈夫

太太生前是在一間出入口公司工作，初時擔當會計工

作，後來轉為老闆的助理，協助公司處理財務及人事

管理的事務。她在該公司雖然有很大的壓力，但亦有

很強烈的滿足感，再加上收入也穩定，所以，她很重

視這一份工作，對公司亦有很大的期望。事實上，她

對任何事也認真及上心，並且她很介意別人對她的評

語及自己在公司的形象，尤其是公司的同事及老闆。

後來，公司發生了被行騙的事，公司被警方及商業罪

案調查科調查。因為太太負責管理財務，所以亦要到

警局協助調查；當時，案件只是最初步階段，仍未進

入調查階段；雖到現在那件案仍調查中，至今仍未有

任何的消息。

雖然這件事可能與太太無關，並且仍在調查階段，但

因她負責管理財務，所以首要被調查的一定是她。可

能她認為這是令她形象受損，她亦很介意其他人如何

討論她、如何看她；所以，太太很大機會，因為這一

件事，感到名譽受損，並且背負著很大的壓力，所以

她便有厭世的念頭產生了。

這事發生後，我也有安慰太太，並替她分析整件事的

來龍去脈，讓她輕鬆一點，同時亦感覺到支持。當時

她並沒有什麼跡象或很負面的反應，我還以為她可以

安心及過渡。

回想過去，其實，她曾經間斷地睡眠不足的情況，經

常睡不著；她要求自己一間房，這樣她會睡得好一點，

所以，時常與小兒子交換睡房來睡覺。

事發的前一晚，她如常地要求與小兒子調房。初夏一

個平淡的早上，小兒子回房間準備穿校服上學，當他

進到房間時，他發現了媽媽在下格床 (我的兒子是上下

格床 )，並被一張被蓋著整個人，頭部套了一個膠袋，

兒子感到不對勁，便立即呼喚我入房，了解媽媽發生

了什麼事。當時我已經感到很突然，所以立即衝入房

間去。當我揭開她的被時，太太已經窒息；當時我立

即為她做人工呼吸，並替她鬆開了衣服；後來才發現，

太太割了脈，整張被也佔滿了血。

看到當時的情境，對我來說是突然，而且很難接受；

起初其實腦中空白一片，什麼也想不到。最後，太太

在失救的情況下離我們而去。

太太留下了一封遺書。其中一份遺書便是給予兒子，

讓他努力讀書，不要令我失望等等。

即時安排小兒子到親戚家裏暫住；大兒子一直在美國，

故不需要替他安排什麼。

當時發生事件後，便著力處理身後事、財務上的安排

及一些家庭的手續。以往，所有家庭的事務，是由太

太一手包辦；現在太太已經不在，所以的事務也由我

來跟進。當時，自己被這些繁瑣，但又實務的事情牽

著走，時常也要處理這些事情，所以，並沒有時間及

心情處理自己的情緒及心情問題。但是這樣也是好的，

相信在那段時間裏，是十分適合的，因為可以沒有太

多空間胡思亂想。

我亦沒有辦法計劃以後的安排，完全沒有計劃及沒有

目標，只覺得自己好像空蕩蕩似的，只能處理眼前的

事情，遠一點的也不敢想。只有“有一日過一日”的

心態，什麼也沒有勁兒，亦沒有動力去做，思緒很混

亂，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勉勉強強地處理了眼前的

事務便算。

我最緊張的，還是一對兒子被影響。大兒子一直也在

美國讀書，較為年長，並且很獨立，所以我並沒有擔

心他被影響到；只是小兒子，他與我一起目睹這件事

件，而且當時他年紀還少，所以我擔心對他日後有什

麼壞的影響。事實上，當時小兒子真的很驚，不懂得

要作什麼，有一段時間他不願意返回舊居，我感到他

也為這件事難過了一陣子，我便安排他在親戚家暫住，

晚上我會與他一起吃飯，然後回到舊居。後來，我安

排他到美國與大兒子一起讀書，並命大兒子照顧他，

而我就搬到另一處居住。現在，我時常會主動與一對

兒子聯絡，問候他們的近況。

太太的離世，讓我感到生命是寶貴的，所以我要珍惜，

並且繼續堅持撐下去。自此，我便開始注重自己的身

體健康，每晚我也會去跑步及做運動，讓自己身體的

體質好一點。

這事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嚴重的失落，突然間沒有了

伴侶在身邊，實太突然。面對著將來，自己實在想不

到如何計劃，整個人也空蕩蕩，什麼也提不起勁，面

對生活、面對工作，也減少了積極性及投入感，好像

行屍走肉一般，每天上班、下班、然後歸家，日日如是。

後記：

國興的太太可能因為受不了外間不利的評語及工作的

壓力，選擇了在小兒子的房間割脈自殺。自此以後，

這位丈夫對於身邊的事也不感興趣，如果事情不是急

著要處理的話，便會放在一邊，等陣子才慢慢處理。

他知道自己並沒有心情及衝動去面對生活，只是勉勉

強強地生活下去，沒有了太太，以往的計劃及理想，

好像完全幻滅似的。後來，這位丈夫明白到，生命寶

貴，如何也要堅強地撐下去，並學習到要愛惜及珍惜

自己，自太太離開後，開始堅持每天去跑步，這是一

個鼓勵自己撐下去的方法，使自己的身體強壯一些，

才能繼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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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鴻 – 一個沒有了舵手的丈夫

真的沒想到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在她身上。

我太太是一位教師。

太太曾經表示想轉工，但她又不想轉到文職工作。與

她傾談後，她好像沒有那麼激動。當時，我以為她的

心情已經平復。

但事實上，雖然太太仍然受到腰傷困擾，她很希望能

抱抱女兒；但無奈腰痛做不到。而在休養的這段期間，

她每天也很忙碌，早晚拉筋、做物理治療、手療、水

療、跑步及覆診等。她很努力，希望能儘快把自己的

腰傷醫好，亦很希望可以返回工作崗位。但是，校方

的催促、校長的說話，再加上工傷，均對她來帶來沉

重的壓力。我覺得，這些壓力是令她的抑鬱症加深，

一步一步的推走她。

 

出事的那天，並沒有任何的先兆。當天早上，我如常

上班，太太還是好好的。早上離家時，我太太說她因

藥物弄至她晚上不能睡，而當時我未有察覺異常。午

飯時，我們亦有到我媽家中一起吃午飯。跟著，我便

如常繼續上班，工作至大約晚上八時，我才離開公司

回家。當我回到家中，我發現睡房的門上了鎖，我便

用備用鎖匙開門。走進房間時，發現床舖很亂，梳妝

枱上滿是紙巾，而窗子亦被打開，我不已為然，正準

備關上窗子時，不其然往樓下望，發現一個熟悉的身

影，躺臥在平台上，我連忙關上窗子，馬上趕到樓下

去看。當我到達平台時，發現這個熟悉的身影就是我

太太。當時，我只能望著她哭，並且報警。

太太離世後，我仍然在我家生活。每當看著太太的物

件，心裏一酸，眼淚便掉下來。而在這些日子，我突

然間變得對寂靜及黑暗害怕，總要將家裏所有燈都亮

著，並且令家裏很喧囂，這樣回來我才能感到舒服一

點。而這種情況，每天也是這樣。

後來，我媽趁我在處理太太的身後事時，偷偷地將我

太太的衣服及床舖丟掉，並且著我搬到她那裏，與弟

弟及妹妹一起住。雖然自己捨不得太太的東西，以及

要離開舊居搬到我媽那裏居住，但為了方便照顧女

兒，我便答應了。有著家人的陪伴，日子慢慢的過得

好一點。

女兒曾經追問我：媽媽在那裏？為什麼媽媽不回家吃

飯？因為我擔心她不明白，故告訴她媽媽去了『天

堂』。『天堂』是一個很遠的地方，要乘長途飛機、

火車及巴士才可以去到，所以，媽媽趕不到回來與我

們吃飯。

回想過去，太太總是在每天早上，催促我起床上班。

如果時間許可的話，她亦會預備早餐讓我享用。而家

裏的大小事務，亦是由她來安排。以前放工回家，她

總會在家裏歡迎我回來，而我工作上遇到什麼事情，

也會與她分享及傾訴。

現在，後悔及內疚的感覺，卻不停在我心裏打轉：如

果當日我可以早一點放工回家，只需要早半個小時或

一個小時，或者打一個電話給她。可能，歷史便可以

改寫……如果，我可以對她好一點，可能，情況並不

會這樣……。

曾經，我並不原諒我太太，我恨她為什麼要選擇這條

路，為什麼不告訴我她的困難？其實，生命還有很多

出路；我亦曾經怪責她，為什麼要這樣自私，選擇這

一種方式來離開我們。後來，我開始體諒她，明白她

其實也很可憐、很無助，自己背負著所有的壓力，沒

有人能與她分擔；若果，當時我可以和她一起去面對

或分擔的話，我相信結局不會是這樣。

現在除了女兒外，我覺得，自己好像變回以前的我。

在未認識我太太之前，我是一很孤獨的人，很少外

出，放工後便回家，間中會上教會，很少會主動約會

朋友見面；太太曾經說過，我好像一個木頭，很少講

說話，很少表達自己。若不是遇上她，相信我現在仍

是單身漢一名。

以前，我會因為我的家庭緣故，為將來去計劃或籌

備。現在的我，好像對生活沒有奮鬥的心。對於未來，

我並不知道，亦沒有心思去計劃或思索，見步行步罷

了。

再婚？未必會有這個機會，亦未必會有這樣的考慮。

因為，我已經對未來沒有憧憬了。

現在我最擔心的，就是我的女兒。她的未來會如何

呢？一個在單親家庭下長大的兒童，是什麼樣呢？我

真的不知道，因為，我對自己的將來也沒有把握。

後記：

一個內向的男子與一個女孩子相遇，他的生命便有所

改變。相遇、相知、結婚、是擁有全世界最美好的事

情。但是，太太的選擇，讓這位丈夫回到以前一個人

的孤獨境況。現在的丈夫，沒有了太太，就好像一隻

沒有舵手的船一樣，沒有方向。對於生活，只能見步

行步。

雖然丈夫曾經怪責太太這個行為自私，但他對自己的

怪責更深。若可以的話，這位沒有了舵手的丈夫，很

希望向太太說聲：我愛你。

丈夫明白，幸福並不是必然，所以，他認為珍惜眼前

人是最重要。



男士喪親之痛 ~面對家人自殺之真實歷程

22 23 香港浸會大學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The Plight of Men in Grief - The Journey of Coping with Family Suicidal Events

阿力 – 一位很想能與兒子夢中想
見的父親

『好突然，發生了這樣的事，我也不知道誰應負上責

任…..』

我兒子是一個十分健談的人，而且很善良，朋友都喜

愛他。看他手提電話裏的電話號碼記錄也超過一百

個，真的很誇張。

兒子十三歲的時候，曾經因為昏迷而入了醫院。當時

醫生也搞不清他是什麼病，還以為他是腦膜炎而引，

安排他到深切治療部醫治，當時的他，整個人也神志

不清。有一次，他曾經認不出我與太太。醫生說擔心

他有自殺的傾向，所以要綁住他。除了深切治療外，

他亦開始到精神科檢查，因醫生說他出現幻覺，被轉

介到精神科。後來，他抽筋的情況變得頻密，初期睡

覺前食藥便會有抽筋的情況發生，到離世前，更不定

時地發生。

兒子中四的時候，他的情緒開始有很大的變化。他變

得很情緒化，很容易便不滿意，當他開始發脾氣時，

便會跑到街上去。我並沒有管制他，只擔心他會更加

反叛，更加不喜歡回家。他出來工作後，每一份工作

都做不長，但我們也不敢過問，怕又激怒他。

未出事前，他還說：「阿爸我星期一去搵野做。」我

說：「不用著急，慢慢來！」我也不想給他很大的壓

力。當他收到工資時，他將二百元給我後，便將剩餘

的薪金全部都捐給一些志願團體。

出事之前的一個晚上，兒子曾經因抽筋而需要入院，

但兒子發脾氣嚷著要出院。回家後，他又說睡不著，

我唯有陪他睡，希望讓他安心。

當時，我沒有觀察到什麼異樣。出事當日，我叫他一

起上茶樓去吃早餐。在茶樓裏，當他看到報紙報導一

些有問題的兒童的新聞時，他發了很大的脾氣。回家

途中，他又好端端地與樓下的大廈管理員有說有笑，

回到家後，都沒有什麼特別。我叫他回房睡覺，他說

睡不著，又主動說要入院，後來又說不去。如此這般

重覆地為著入院的問題纏繞了一會；跟著，我叫他一

起外出吃東西，回來後才睡覺。回家後，他上洗手間，

去並關上了門。洗手間裏有一個很窄的窗，想不到，

他就從那隻窄窄的窗跳了出去。

我們一家人認屍後，便為他處理身後事。因為大女兒

心裏感到不舒服，故此，她主動提出為弟弟籌備葬

禮。葬禮當日，只邀請了我的兄弟，並沒有通知我的

父母，因為不想他們傷心。女兒覺得盡力為弟弟處理

身後事，代表著為他盡上最後的責任，亦將最好的東

西為弟弟預備葬禮，這樣，她心裏會感到舒服一點。

處理妥當身後事後，我們一家人便到了大陸散心。完

成所有事後，我們返回工作崗位，這樣，有工作寄託，

心裏會感到舒服一點，不會胡思亂想，並回復原來的

生活。

小女兒原定在兒子生日當天要求去見醫生，希望了解

腦電圖的情況。但醫生說不可以領取報告，只可以本

人才可以領取，另外警方又發出了一張報告說不會查

究兒子死亡的原因，找社工又幫不了忙，使我們想了

解引起兒子自殺的原因也不得要領。我雖然很想知道

原因，但是，我們明白到，再繼續追下去也沒用，沒

有人可以幫助我們。

我唯一可以找到的出路，是可能他真的患上躁狂抑鬱

症，這是我從電台的節目中聽到的。主持人說病的特

徵，與兒子出事前的情況很相似，這是我唯一可以為

兒子解釋的原因，這亦是可以讓我們安心的理由。

兒子去世後，我時常都在想念他。心裏感到很痛苦，

很多晚也不能入睡。當時每晚也會藉著看電視來消磨

自己的精神，讓自己看累了便可以入睡。白天出去工

作就會舒服點，還有需要經常和朋友在一起，因為那

樣也不會想那麼多東西。每天下午四時，便有一種因

為兒子而引起的心痛感覺；每當這樣的情況，我便到

球場觀看別人踢球，這樣可以讓自己鬆弛一下，製造

一個空間，暫時放下兒子的事，我會舒服一點。

說真的的，當我想念兒子時，我會感到很難受，不想忘

記他；但每當想起他時，我的心真的很難過，很心痛。

所以，我時常都在矛盾中，壓力很大。我寧願在夢中

與兒子相見，我真的很希望見到他，可以問他是什麼

原因令他輕生。我真的很掛念他，很不捨得他離開我

們。若能在夢中相見，可能壓力可以得到舒緩。

後記：

一個尚有高堂的父親，面對著兒子的身亡，真的不

知如何告訴兩老，怕他們承受不到，過份傷痛。對

於兒子的死，他很想了解事實的真相及責任所在，

但是，醫院、警方都不能讓他們有一個安心及合理

的答案，想追究，也申訴無門；最後，這位父親唯

有在僅有的資料裏，認為兒子可能患有狂燥抑鬱

症，來讓兒子得到安息，家人亦得到安慰。所以，

這位父親的希望，是能在夢中與兒子相見，讓他問

個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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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強 – 一個再沒有激情的父親

二十年前父母均已過身，但對我來說，也大不及兒子

離世來得震撼。因為爸爸媽媽年事已高，他們的離世

也在預計之內；但長子剛進入社會工作，還有很多計

劃及將來。他是一個很乖的兒子，他最聽我的話，我

亦時常教他做人要有理想、有目標。他這樣離去，對

我來說，是一件十分可惜的事。

太太有抑鬱症。曾經勸她去看醫生，但她怎樣也不肯

去。她很呵護一對子女，亦很在意他們，她覺得他們

仍是小孩子，對於他們與什麼朋友來往、發生什麼

事，太太都要知道；曾經有一次，子女上班她也要嚷

著要跟著去；令子女們十分困擾。因為這些事，每天

我也會與太太吵架。這樣，我唯有寄情工作，煩惱

便可以因而消退。每當我回到地盤時，我可以投入工

作，而且工作充實，這樣的工作，讓我可以放下與太

太關係不好的煩惱。所以，我十分喜歡及投入我的工

作。

兒子有一個要好的女朋友，拍拖也有十多年，並到了

談婚論嫁的階段。但是，因為家人的反對，最後，他

們分了手。兒子十分傷心，我當時告訴兒子，男人一

定要理性；若你真的愛她，可以不理家人的反對，組

織自己的家庭及生活。

我們相信，當時正值金融海嘯，兒子也承受了很大的

工作壓力，但他並沒有告訴我們。

有一天，我們找不著兒子。只收到他的短訊，他告訴

我們他已經盡了力，現在需要尋找一個地方休息，因

為他感到很累。我們收到短訊後，大家也很驚慌，便

立即報警。報警以後，我們也不斷周圍找他，聯絡他

的朋友，但是，由上午找到下午也找不著。後來，收

到警方的電話，說在附近的屋邨發現一名跳樓自盡的

男子，叫我們立即到那裏看看。我們便跟了警員去到

現場。那位跳樓自盡的男子，確實是我的兒子。當時，

若我們能夠早一點找到他，可能還能救到他……

對於這件不幸的事，我真的十分傷心，但他這樣的選

擇，我實在覺得這是一個不負責任的行為，而且不值

得。他這樣了結自己的生命，令身邊的親人及朋友傷

心，這個選擇是不理性及不負責任。幸福並不是必

然，是要自己去爭取及把握的。所以，不要怪責別人

沒有給幸福予自己。

我曾經為兒子尋找一些原因導致他要踏上這條不歸

路。可能，他面對很大的打擊，很多事情也解決不了，

而且又沒有一班有福同享、有難同當的朋友，而他自

己覺得解決不了，好難受，好辛苦，所以就有這樣的

選擇。讓兒子有這樣的選擇，我相信六成是感情問

題，三成是事業，一成是因為太太造成的壓力。

兒子出事後，我的思緒十分混亂，心情亦不佳。所以，

兒子出事後四天，我便返回工作崗位。公司的同事也

擔心我的狀況，勸我回家休息，亦會安排其他人協助

完成我的工作。但我覺得，回到公司，便能夠投入工

作裏，自己的思緒、心情，才可以停下來，所以，當

時我堅持要上班。

我一直覺得，男人應該是需要理性一點。我兒子這次

的選擇，是不理性，亦是不負責任的行為，他可知道

幾多人因他而傷心嗎？

我們上一輩的人，成長過程中，有理想、有抱負，對

社會、對家人，都會背負起一個責任。我不明白，為

什麼這一輩，那麼容易便選上這條不歸路。

我們以前一班兄弟姊妹及廣州的老朋友，大家的理念

很相近，年紀亦差不多，感情很好，大家互相關心。

但現在的人，與家人朋友的關心實在太表面，所以當

有什麼困難時，亦不會主動尋找其他人幫手。其實，

我認為，若我兒子當感到困局時，其實可以與朋友、

兄弟姊妹商量，但是，他們關係不太密切，所以，就

算他面對困難，他也不會懂得找其他人幫手。

事情發生後，我也很少去照顧自己的情緒，兒子出殯

後，我曾經有一段時間失眠。幸好，兩星期後便有

好轉。因為，當時的我，只知道要盡快處理身後事，

並且照顧家人的情緒及狀態；我很少自責，因為當我

們去怪責自己或家人時，大家的情緒就會不穩定，我

怕影響大家的情緒，太太不肯去看醫生，幸好大姨來

了我家，幫了我們很多，還介紹一些熱線給我們，當

時我們遇上「生命熱線」的李姑娘，她讓我們知道，

埋怨是不能解決問題，只會加重家人的負擔，這亦啟

發了我的想法，所以，我不會再怪責家人，這樣大家

也會好過一點。

對於我來說，未來真的再沒有什麼特別的意義。我的

心情，時常都是在沉鬱的狀態。親戚朋友想哄我開

心，勸我一起去旅行或喜慶的事，但我已經沒有動力

出席或參與了。是的，對我來說，人生已沒有了激情，

對於工作或身邊的事，也沒有以前那麼投入，亦不期

望能有什麼樣的成功感。沒有了兒子，人生也沒有什

麼希望及意義。

後記：

對於這位50多歲的父親，曾經面對過父母親的離世，

但最痛心及震撼的，還是兒子自殺身亡。家族裏三代

都是擅長工程的工作，對他來說是一份優越、自豪及

滿意，因為這一項優良的傳統能夠承傳下去；但兒子

的選擇，卻讓這位父親帶來無限的唏噓及無奈，不明

白兒子為何要這樣選擇，也認為他是不負責任，他的

選擇，為其他人帶來沉痛的傷感。

這事以後，父親明白到怪責是無補於事，只會令家人

關係更糟，所以，父親沒有怪責自己，亦沒有怪責太

太，現在這位父親，只希望可以盡力守謢這一個家。

人生路是要繼續下去，但這位失去兒子的父親，就好

像失去了希望，對於人生，再無法產生激情，只想平

靜地與家人一起渡過餘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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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安 – 一個正在經歷重生的父親

我有三名兒子，大兒子及小兒子，較為獨立，相比我

們關注二兒子較多。二兒子是一名很乖巧、善良、聽

話及文靜的兒子，他讀書方面，從不需要我們擔心，

他在學校裏是擔任班長一職，亦沒有和一些不良份子

來往，只在教會中成長，所以，我和太太對他是特別

寵愛及保護。但是，他很多問題也收藏在心裏，並不

願意與我們分擔，可能這也是讓他走上不歸路的其中

一個原因。

自中三起，他的情緒有很大的波動，脾氣亦開始變得

古怪，當時我們不懂什麼是抑鬱症，只感到他與以前

變化很大，很不一樣。再加上他經常腹瀉，這個狀態

維持了兩個月，他又告訴太太他很想死，跟著太太便

帶他到急症室去看醫生，那時，有一位心理醫生接待

我們。當時，醫生並沒有診斷其為抑鬱症，亦沒有開

藥給我們，只叫我們帶他回家觀察一星期，一星期後

才開藥，若有什麼異常或持續，便可以馬上再回醫院。

當時自己不懂什麼是抑鬱症，但現在回想起來，他有

很多徵狀很相同。後來，我請太太照顧他，而我繼續

上班。想不到，離開醫院不足一星期，悲劇便發生。

事發當晚，二弟正在廳中溫習，準備會考，我們以為

所有事情都正常，平安無事，便讓他安靜地溫習；我

們也十時左右入睡；約十二時左右，大兒子回到家裏

時，發現二弟不見了，大兒子便四圍尋找；到十二時

三十分左右，我們接到警方的電話，說兒子已被送往

醫院搶救中。

二兒子離開我們後，我們經歷了不同的復元階段。

首階段是第一年，這是最痛苦的一年。最初的三個月，

感到很悲傷，腦海裏一片空白，別人和我說話，我好

像聽不入耳似的；我與太太只是想專心為兒子處理好

身後事；當時，我只顧跟進這些事，但自己有一些反

常的反應，例如可以時常掛著笑容，對我來說，我也

意識不到原來自己在笑；那時為兒子籌備安息聚會等

事宜，非常忙碌，再加上讓他「上位」等工作。幸好

有那些繁忙的工作，否則，我與太太也不知怎樣渡過

那傷痛的日子。讓自己有一些工作，可以讓我們不要

胡思亂想。

完成身後事後，我便不願離開家，不願與其他人接

觸，腦裏面不斷思前想後，只是想著兒子的事，有時

會越想越驚，現在回想起來，是有一點恐佈。曾經想

過，若睡覺以後不用醒來就好了，或者是發了一場惡

夢，睡醒起來，還看到二兒子在家裏叫醒我們。當時，

我時常有這一些祈盼，希望奇蹟會出現。曾經與一

些同路人分享，大家都覺得如果要經歷這一個傷痛的

話，我寧可不要小孩子，只有兩夫妻渡過餘生罷了，

因為，與子女離別那份心情，真的很難想像，並且很

難過，並非一般人能夠明白得到。

那段時間，我曾經每一天也到兒子的墓前探望他，這

一個階段，維持了一個月，後來沒有了這一個想法。

這一年裏，我和家人也很少提及以及的事，很怕被觸

動了受傷的情緒。

第二年是我們復元的第二個階段。當時我們返了教

會，開始慢慢地與其他人接觸，尤其是同路人小組的

活動。我們結識了很多背景差不多的同路人，與他們

相處，感到自在一點，因為，大家都有相同的經歷，

對方的感受會很明白；我們很喜歡一起上茶樓去，知

道群體中有一些朋友心裏感到悲傷或遇到什麼困難，

我們也會盡力幫助他們。這一個過程，原來對自己也

有一個醫治的作用。能夠幫到其他人走出這個陰霾，

將自己的經驗向同路人分享，自己也好像可以輕鬆一

些，對自己也有很大的幫助。所以，那一年是很忙碌

的一年。

 

最近一年是第三個階段。自己的痛傷感覺慢慢淡下

來，以前當獨自想到去世的兒子便會不停地哭，但

現在，雖然仍有一份傷心的感覺，但是因為有信仰

的緣故，我和太太都可以開心一些，再加上認識多了

抑鬱症這個病，對兒子當時的處境了解多些，心裏的

石頭，好像可以放開了不少。我覺得，兒子好像被上

帝接到天堂裏去，終會有一天，我們可以再相遇的。

心裏也感到安慰，人也開始增多了很多動力。現在，

就算夜晚放工回家，我們也要整家人在一起，可以傾

談，互相關懷，有時還會談起兒子。心裏難過的感覺

慢慢減退。

對於那位心理醫生，我們曾經很痛恨他，因為他的

診斷不正確，以致讓兒子有機會自尋短見。到現在，

兒子不能復生，我再追究他也是於事無補，最重要

的，是我已學習放開，再加上，與太太商量過，都不

希望再有什麼事情發生，所以，我們理解到兒子不是

被人謀殺的話，我們便沒有再深究下去。到現在，除

了同路人外，我也不想與其他朋友談論兒子的事情，

因為他們是不會明白我們的感受，只有同路人，才能

真正明白。自兒子離開以後，我明白要珍惜現在與家

人相處的時間，亦沒有那麼執著。

後記：

“父母兄弟葬後山，夫妻子女藏心間”，這是這位父

親給我最大的啟發，可以的話，這位父親寧願死的是

自己，而不是兒子。一個原對生活十分滿意的父親，

擁有太太、三位兒子及一份穩定的工作，以為生命就

是這麼完滿。但是，二兒子的選擇，讓這位父親重新

檢視自己，不再執著，不再要求過高，不再計較，脾

氣也沒有那麼大，每晚整家人也在一起，珍惜與家人

相處的每一刻，包括不在的二兒子，時常都在他們心

中，與他們一起。

這位父親，經歷了不同階段的變化，整個人的狀態亦

有所不同。今天，這位父親可以明白相同經歷的過來

人，能夠協助他們一起去經歷、過渡這一個傷痛。雖

然，有相同經歷的過來人，與這位父親並沒有血緣關

係，亦不是什麼近親遠戚；但是，他們是一起的同路人，

可以互相扶持、鼓勵及關心，大家明白大家的需要及

感受，更加明白大家的痛楚，真的是能夠做到：與喜

樂的人同樂，與哀哭的人同哭。

父親認為，若能與同路人同路，與他們渡過傷痛期，

原來，對自己來說，也有自我醫治的作用，所以，這

一個微妙的關係，真的是互相扶持及互相幫助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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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良 – 一個滿有難言之隱的父親

我這個兒子，能文能武、動靜皆宜並且能幹，在各方

面也很優越。

我與兒子關係並不理想。當兒子還是小孩子的時候，

我曾經因為一些小事打過他，更加令他因此而使他流

鼻血。那次，我很內疚，我覺得自己不懂得教導兒子，

兒子的自尊心亦受創，所以，我們很久沒有交談。我

與太太的關係不太好，可能他認為我欺負母親，所

以，他時常怪責我對母親不夠好，而他與母親的關係

比我好。

他大學畢業後，從英國回香港。起初，我以為兒子得

了胛狀腺的病，便催促他看醫生，原來，這已埋下了

伏線。那時，他的他的行為開始怪旦，一回家就關門，

什麼人也不見，每個月也會回來一或兩次。他原本是

在銀行工作，後來轉往金融投資的工作，原來他的工

作壓力很大。他的工作要奉承客人，亦要達到業務上

的目標。當初他只讓我太太知道他的辛苦，並沒有讓

我知道。後來他被公司解僱，我和太太又聯絡不到

他，我們也很擔心。

他有一位固定的女朋友，但可能兒子怕自己的病連累

她，他不想拖累女朋友，便特意趕走她，與她分了手。

我想，兒子是知道自己有病的，而他只讓我們以為他

是甲狀腺有問題，我們時常都催促他看醫生，但他並

沒有理會我和太太。

有一個夜晚，兒子回到家中，他回來的時候，好像瘦

了，那段時間他與我們住了三個月。那次，我也感到

他怪怪的。有一次，兒子上街去，並且打扮得很帥，

我和太太在他的家裏等他，等到三點才回來，回到家

中，又罵我們，並趕了我們出去，我和太太倆在回家

途中也在哭，不知道兒子發生了什麼事，只知道他的

行為越來越怪異，例如他會打電話騷擾朋友，我們勸

告他去看醫生，他又不肯，我們便打了一些求助電話，

問他們可以怎樣幫助兒子。後來與一間處理精神病的

機構聯絡到，他們告訴我們他可能患上思覺失調；我

們很擔心，那位社工勸勸我們先休息，讓自己有更多

的體力來幫助兒子。我也向一位資深醫生請教，他也

說可能是一些精神病，並敦促我們讓兒子入院治理，

但兒子又怎會聽從我們呢！

在他過身前，我們找了他很久也聯絡不上，後來他終

於肯接電話，我們叫他回家，他說還在工作中所以未

能回家；他在臨走前，買了樓，對我們說很有前景；

另外，他煲了粥給母親吃。

一天，收到警員的電話，說兒子跳樓身亡；警員問我

們兒子住在哪裏，我們也答不上，因為他並沒有讓我

們知道他住在哪裏。

我雖然是他的父親，但我並不理解他，他內心應該是

十分痛苦，感到生無可戀，但我跟本不了解。我明白，

這個病是醫不好的，所以兒子唯有踏上這條路。

兒子離世後，太太不希望讓其他親人及朋友知道兒子

的事，所以她吩咐我不能與其他人提及，因為她恐怕

其他人會幸災樂禍。但是，兒子的離世，心裏有許多

難受的感覺，是需要抒發出來的，不能與其他人分

享，對我來說是令我更加痛苦；但是，我不希望太太

不開心，故此，我也順著她的意思去做。

過了不久，對於我來說，是有一個不好的影響。我常

常感到自己代入了兒子的角色，我明白他的絕望，明

白他的痛苦，明白他的苦況，沒有人能明白他處境，

他不想傷害家人，所以沒有人能分擔他的困難的痛

苦；我在夢中曾經與他相見，他告訴我不要為他傷心，

他與婆婆及叔叔一樣；又有一次，兒子知道我身體有

痛楚，他還關心我是否身體不適。他還扶我起來，雖

然身體仍有點痛，但心裏卻十分感動。我感到兒子對

我的關心，每每到此，我都會從夢中醒來。

我亦曾經站在行人天橋上很驚，因為我很怕跌下去，

所以我不敢行行人天橋；有些教會的朋友知道後，他

勸我要看精神科醫生，原本我很抗拒，但最後我也去

見醫生，醫生初步診斷我患有輕微抑鬱症，需要定時

食藥。我感到我好像兒子一般，患有相同的病。

自兒子去世後，我感到人需要對別人有同理心，多一

點關懷及包容其他人，這樣，人才能感到溫暖及好過

一點。

後記：

一個兩鬢班白的父親，面對住兒子的離世，實在滿有

無限的唏噓及內疚。父親回想以往兒子長大的片段，

更覺得有負於他，他在世時，不懂得明白及理解他的

感受、心裏的痛苦，亦不懂得如何教導他。這位父親，

時常覺得，如果能夠學懂與太太相處，更加懂得如何

關心兒子，可能，悲劇不會發生。

自這事以後，父親認為同埋心是十分重要的，所以有

一段時間，父親覺得自己也代入了兒子的角色，明白

兒子的痛苦及困難；更加，於夢境中與兒子對話，明

白那段時間沒有人明白兒子的處境，沒有人能分擔，

亦不想傷害家人。夢境，能讓父親感到與兒子真情對

話，作為對兒子的補償，心裏可以好過一點，事實上，

父親一直都在責備自己。

另外，因為太太的緣故，他倆口子並沒有向其他人傾

訴及分享，因為怕別人的閒言閒語；但是，這樣令父

親感到困惑及痛苦，心裏有很大的重擔，沒有人能分

擔，就好像兒子的狀況一樣。所以，父親的情況，實

令人擔心，恐怕父親也會走上兒子的舊路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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曉明 – 一個愛女無限的父親

她是一個很乖巧及聽話的女兒，她從來都聽從父母的

說話。我覺得，她的性格有點像我。當她中七時，可

能是因為讀書壓力的緣故，她病了，後來帶她去看醫

生，證實她患上了抑鬱症；因此她停學休息一年，並

且依時食藥及覆診，病情慢慢好轉過來。後來她以自

修生身份再報考高考，最後大學取錄了她讀商科。在

大學讀書的期間，她仍需要見輔導員，但怕被同學知

道。當時太太並沒有工作，時常接送她。女兒有定時

食藥及覆診，病情是得到控制的。到她大學第三年

時，可能是因為讀書壓力，她再次病發。半年後，她

開始感到不舒服，她說不想上學，不想讀書，要休息，

很怕上街，經常在家裏無故地哭。太太一直在家裏陪

伴著她。後來，我們才知道，女兒原來沒有定時食藥，

可能因為那些藥會影響她讀書，所以她並沒有食藥；

並且，到近來我們才知道，她曾經主動向醫生要求減

藥，因為那些藥令她不能集中精神讀書。

出事應該是大約在夏天的時間。其實出事之前的一

晚，她曾經聯絡過一位很要好的舊同學，但找了她兩

次也找不著。若果她找到那位同學，歷史便可以改寫

了。我們知道女兒當晚不舒服，睡不著；早上的時候，

我已上班，太太原定打算再帶她看醫生，怎知她會在

家裏跳樓自殺。當時我正在公司，突然收到太太的電

話，我也很驚慌，不知如何是好，整個人都站不穩，

好像快要倒下來，因為想快點趕回家才勉強支撐下

去！當時自己感到很無助，好想打電話給朋友，希望

有人可以幫助我。但當時，我根本不知道可以找誰，

只知道很亂，根本不明白發生了什麼事…後來，那位

同學在早上覆了電話給她，但她已經離開了我們。

我相信，人決定輕生，都是取決於一剎那。我曾經怪

責自己，若當日請假，在家裏陪伴女兒，花多點時間

了解女兒或多表達對女兒的愛，可能可以避免這事發

生。但再細想，今天不發生，可能在數年後也會發生，

事實上，很多事情我們也不能控制，亦不能回頭。

子女對父親來說是佔最重要的位置，無人能夠奪去。

當子女年紀還小，女兒與父親關係是最密切；但當女

兒長大後，有時候，父親對女兒愛莫能助，很難明白

女兒的內心世界。每次提起女兒的事，我也會感到心

痛，她這樣不明不白地突然離開我，那種心痛的感

覺，實在無人能夠體會；因為，子女是父親生命中最

寶貴的。相信，而只有作為父親的才能明白。

女兒出事後，我很怕與舊朋友聯絡，因為怕他們問起

女兒的事，我也不知道如何應對。他們除了會勾起我

的傷心事外，更加擔心他們對精神病的人有一種歧視

和抗拒，故此，我很少主動與舊朋友聯絡，若在街上

碰到，我會急急告別便離開。所以我也很怕見到其他

人。

但是，在這段時間裏，我要感謝一些親友，他們對我

們家庭作出了很多支持，以及陪伴我們，讓我們在這

個難關中不致孤單地渡過，亦讓我們感到窩心。有他

們的陪伴，我們的感覺變得好一些。此事以後，我與

家人、親友的關係密切了很多。另外，我曾經有一個

在中國內地的朋友，他送了一段短訊來支持我們；在

這半年來，我們都有以電郵來往，很多不願告訴別人

的感覺，我也透過電郵向這位朋友抒發，他亦給予了

很多的支持及鼓勵，所以，在這段日子裏，總算可以

渡過。

後記：

女兒的選擇，父親不會怪責女兒，只覺得是一件“不

幸運、不好彩”的事情；作為父親，不想怪責女兒，

但卻在責備自己中渡過，怪責自己為什麼不好好照顧

女兒、對女兒一定是照顧不周，以致她要這麼選擇；

雖未曾真正有人說過，但總覺得身邊人是這樣評論自

己。父親就是在內在及外在，這雙重責備下渡過傷痛

的日子。

幸好，親友、遠方的朋友的協助、陪伴及安慰，為這

位父親，為生命及人際帶來重新的力量。父親開始更

加明白、體會珍惜及支持對人在極度悲傷的時間，是

極其重要的元素，就算只是陪伴，不作聲，亦是讓父

親過渡傷痛期的關鍵因素。

還有，「生命熱線」的小組，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很

好的抒發的地方。在那裏，有很多相同經歷的父母，

透過一起分享及支持，幫助我們渡過這個生命的難

關，大家互相明白大家的難過及痛心，所以，我們倆

夫婦很喜歡參與這些小組。

對我來說，經歷了女兒的離世，讓我對人生，放下了

很多的執著，自己放開了很多；但是，亦叫我對將來

不再存著憧憬、希望及驚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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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寶 – 一個百思不得其解的父親

我是一個傳統的父親，我很重視中國的傳統觀念，對於

管教兒女，我亦認為父嚴子孝是最好的方法。但是，大

女兒卻令我改變了。

大女兒自小已在教會長大，但仍是很反叛。曾經在她中

一時，她因為一件事令我很憤怒，我給了她一巴掌，自

此以後，我們倆父女便再沒有交談過，直至她離世。那

一次以後，我已經很擔心她會做傻事，所以，我也不敢

再罵她；雖然我是個嚴父，但女兒有什麼事，我也叫太

太與她傾談。大女兒在那段時間曾經離家出走，我們每

次都會報警把她找回來。

女兒到十八歲，變得更加反叛，常常去夜街，我們勸她，

她又不聽，或是時常不在家過夜。那時，我一直都不明

白她。後來，她結交了男朋友，女兒也跟他離家出走了。

女兒離開家庭直至出事，大約有一年的時間。

有一日，警察打電話給我們，說大女兒跳樓自殺，我們

倆夫妻腦中空白一片，不知如何是好。接著便到醫院裏

認屍，辦理身後事。

我是很憤恨那個男朋友，為什麼那個男朋友不盡力保護

我的女兒，就算有什麼不滿，仍可以先忍讓她，然後慢

慢處理，那是一條人命，結束了就沒有，有什麼不可以

先忍讓然後慢慢再處理。現在我已經沒有再聯絡那個男

朋友了。女兒呢？我也生她的氣，因為我覺得她太自以

為是，自以為聰明，選擇自殺，實太幼稚。

自此以後，雖然我也不敢大聲地責罵兒子，很怕他會重

蹈姊姊的覆轍。就算他在家裏無所事事，只顧打機，荒

廢學業，我一句也沒過問，因為我不想家裏再有同樣的

事發生。

自女兒發生了不幸的事後，我很想繼續調查一下，有沒

有其他原因引致女兒自殺，但是太太並不贊成，她覺得

不再要引起其他麻煩的事了，所以，我便順了太太的意。

但是，在我的心裏，依然希望了解自殺的原因，看看在

法律上可否繼續追究，還女兒一個公道，這是我作為父

親的責任。

對我們來說，家族的支援是十分重要的。但女兒的葬禮，

反而我的同事及朋友，對我們的支援還要比家族的多，

他們的出席是對我們家庭的一個很大的支持。

自女兒離世後，太太有輕微抑鬱跡象，所以我會陪她多

些，多與她傾談及旅行，讓她可以散散心，舒緩她的壓

力。我覺得，時間是可以沖淡一切的傷痛。至於我呢？

亦曾經出現過心不在焉的情況，例如兩年前，在超級市

場購買一些東西，因為正在想念女兒的事，跌在沉思中，

便忘記了自己需要付款，拿著東西離開超級市場，那次

幸好那裏的人相信我，否則，都也不知如何替自己辯護。

這件事，我並沒有讓太太知道，因不想她擔心。

事實上，女兒出事後，不久我便返回工作崗位，因為我

覺得讓自己忙碌起來，專心工作，便不會胡思亂想。

對於生命的計劃呢？我只覺得應該珍惜每一分每一秒，

這樣才能對自己一個交待。生命應該是充滿希望的。

後記：

一個父親，除了面對喪女之痛外，亦感受到親友的捨

棄，實在是人間的最痛的經歷。他想了解女兒自殺的

真相，但為了不想讓家人受到困擾，亦害怕再為家庭

帶來進一步的傷害，所以他選擇暫時放棄。不過，幸

好這位父親對於生命仍是充滿希望和力量，捍衛和守

護其他的家人，亦不灰心氣餒；相信他是可以慢慢的

復元過來的。

Ａ先生 – 一個面對著傷心及壓力
的父親

女兒年幼的時候，我與她的關係很好、很密切，每當

我放工回家，她都會走入房攬著我。每星期我也會帶

她上街，教她認路，我們時常都周圍去。

自女兒上大學後，我們倆夫婦很少與她傾談，她亦很

少與我們分享她的生活、她的朋友。女兒大學畢業，

我一直都以她為自豪。大學時期，她曾經在網上教別

人如何可以舒服地自殺，當時，我們不以為然。後來，

她與男朋友搬了出去，這是她出事前的數個月。聽她

的男朋友說，他們時常吵架，女兒並時常以死來威脅

他。並且，她在那段時間，患上了抑鬱症，當時她的

精神狀態不穩定，還有便秘的情況，並且又睡不著，

這些情況，是我們不知道的。

出事當晚，她男友曾經聯絡過兩次也找不到她，後來

便沒有了消息。晚上，家裏的電話響起，是一位男子

找我家的女兒，他已來電兩次；我與太太以為女兒仍

在工作，故沒有留意；到了半夜，與太太已入睡，電

話又再響起，當我接聽的時，那男子說我的女兒自

殺，我當時心也跳了出來，不明白為何女兒這樣做，

心裏很慌張，不知該怎麼辦好。我立即叫醒太太，

換好衣服便立即趕到醫院去，腦鐘一片空白。到達醫

院，看到女兒正在昏迷，我和太太十分擔心，但什麼

也不能做。醫生說，女兒情況十分危險，要留院觀察，

但情況並不樂觀。我們在醫院裏一直等，等待醫生告

訴我們女兒醒了的好消息；可是，三天後，醫生告訴

我們女兒救不了．．．

後來，在女兒自殺的地點找到幾封遺書。一封是給同

事，因為她很喜歡在那裏工作，與她們關係很好；另

外一封是給他的男朋友，說與他拍拖三年，但男朋友

時常都不能達到她的要求，以及不能與男朋友結婚生

仔，組織家庭，什麼希望也沒有了。第三封是寫給家

人，她希望我們不要傷心，不要為她流淚，希望我好

好照顧嬤嬤，讓她成為開心的百歲老人。她亦內疚，

未能照顧我們倆夫婦。

起初我也有怪責她的男朋友，為什麼不好好的與她談

談，遷就她，讓她冷靜一點才商量事情；我們倆口子

也有怪責女兒，為何選上這樣不負責任的行為來了結

生命；本身有困難，可以與家人商量，將困難收藏在

心裏，自己一個人面對，然後做出不負責任的行為，

令家人受到很大的傷害。

事發後的三個月，我沒有上班，只是處理一下女兒的

事情，讓自己也休息一下；後來，上班後，發覺未能

集中精神，時常都回憶起與女兒一起的回憶，與女兒

相處、讀書等片段；沒有上班的日子，便呆坐在家中

胡思亂想。我也很想控制自己的思想，但控制不了，

時常都呈現與女兒的生活片段，很難受，很痛苦。但

我沒有告訴太太，我不想她擔心。

現在的心情，是沒有了一個親人，心裏感到很傷心。

尤其是想到辛辛苦苦把女養育到長大，到社會上工

作，完成學業，並且成為一個專業人士，在學業及事

業上也有成就，原來我們感到很開心，很滿足；現在

就沒有希望了。

我並沒有告訴親友及朋友女兒的情況，只告訴她們女

兒去了外國讀書，因為，我不想聽到他們一些表面的

安慰，那對於我們來說是於事無補的。

但是，一些較親近的親友，對我們支持也很大，包括

我與太太的兄弟姊妹。另外，參加一些同行小組，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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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能夠看到女兒長大成人，並且在學業及事業上得到成

就，是每一位父親也覺得滿足及值得驕傲的事。但是

女兒不負責任的選擇，為家庭帶來無限的迷惘。父親

時常回憶起年幼時父女相處的甜蜜片段，但這些回

憶，為這位父親帶來更揪心的心痛。這位父親，一方

面怕女兒的事，會令太太抑鬱病再翻發，另一方面，

亦怕別人問起女兒的去向；最怕的，是靜下來的時間，

一個人想起女兒的事。所以，這位父親，在心底裏埋

藏了很多不敢告人的情感，一方面不想觸發家人的悲

情，另一方面，亦難以遇到真正明白自己感受的人。

女兒的事，令成為父親人生中終極的痛楚。

於我們是有很大的幫助，因為與一群背景相近的同路

人一起，可以抒發心裏的痛苦，並且有人明白，對我

來說，是一個很好抒發的地方，所以，我與太太也很

熱衷參加他們的活動及聚會。

現在，我最擔心的就是太太的情況，她有輕微的抑鬱

症，我很擔心她會再次病發，所以，我現在寧願花多

一點的時間陪伴她，她沒有事，我便安心。女兒我已

經沒有了，我不想連太太也離我而去，所以，現在對

我最重要的，是太太。我一定要對太太更好，她花了

很多心血來栽培女兒，現在女兒離開我們，她真的很

難過，我會在以後的日子彌補她的傷痛。我以前對太

太並不細心，家裏及女兒的事情也不上心，但是，現

在我會盡力讓太太好過一點，她能夠復元，對我來

說，也是減輕了我的負擔。

子雄 – 一個經歷了重生的弟弟

哥哥離我們而去，已是多前的事了。

我與哥哥，雖然年齡相差接近十年之久，但自幼我倆

的關係及感情都很要好；可能，因為我們自小已共用

同一間房間吧！我倆什麼都會討論、分享，不論是在

功課上，或是私人的事情上。

有一天，突然接到電話，說哥哥燒炭自殺。雖然哥哥

有留下遺書，但只是草草數字，交待他要離開我們，

警方說他是因為感情的困擾。後來，經過家人了解，

發覺哥哥有很多的債務尚未處理，但我們從來都不知

道他有債務的問題。對於他選擇自殺的真正原因，到

現在我仍是摸不著頭腦，但因為不想再讓母親傷心，

所以，我也沒有再尋究原因。

沒有哥哥的日子，實在難受極了。那一間曾經與哥哥

共用的房間，雖然充滿著與他的美好回憶，但是回想

那時，自哥哥出事後，我一個月沒有返回自己的房

間。那種感覺真的很混亂，傷心？難受？失落？怪

責？自責？什麼都有。

當時，我真的很擔心母親受不了。因為在哥哥出事的

數年前，父親因病離世，當時母親已很傷心；那份傷

痛還未痊癒，便要再次面對哥哥的離世，我相信，母

親的痛苦不比我們少；所以，我有一份很強烈的感覺，

就要有責任保護母親，協助她經過失去丈夫及兒子的

哀傷。事實上，哥哥離開後，家裏只剩下我、另一位

長兄及媽媽。那段時間，我們緊緊的互相支持來渡過

那段哀傷的階段。

父親與哥哥的離世，對我的感覺很不一樣。父親是因

病離世，相對來說更容易接受一下。我與哥哥的感覺

較親切，再加上，哥哥的離世實太突然，並且並非死

於自然，所以，哥哥的身亡，對我來說是極度的震撼

及傷痛。到現在，我也很少與親戚朋友提及哥哥自殺

身亡的事，只有一些較為親近的親友和朋友才知道。

我們一家人，也不太希望再提這一件事，直到現在。

因為這事的緣故，我接觸「生命熱線」的服務多了，

亦接受了一些預防親人自殺的訓練，對自殺的原因認

識多了，對於哥哥當時的處境，感覺認識多了，相信

他當時真的感到很絕望及無奈，找不到出路及解決的

方法，所以才走上這條絕路。我對他，多了一份同情

的感覺。

現在，我成為「生命熱線」的義工，熱心參與義務工

作，協助有相似經歷的同行者渡過哀傷，陪伴他們走

過這一段路；我感到，在這一個過程中，除了幫助他

們渡過哀傷外，原來，對我來說，亦是一個治療的過

程。在這個過程中，哥哥自殺身亡對我的影響以及那

份傷痛的感覺，是可以慢慢減退。更加，讓我知道，

原來我也可以勇敢地面對及經歷，再不需要活

在哥哥自殺的陰霾下。我也感到自己強壯了、勇敢

了，有信心對抗突然其來事情。

哥哥的事，讓我感到，我要愛家人更多，更珍惜與他

們相聚的時間。

後記：

親人以自殺的方式離開我們，帶來的震撼力實是無法

想像的。不同的人，需要不同復元的時間。今天，看

到這位弟弟，不單可以離開這一個傷痛的陰霾，更加

可以有力量，幫助一些同路人。這是讓人欣喜及感動

的故事，因為他可以重生，並影響這些同行者一起經

歷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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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藕香殘玉簟秋，輕解羅裳，獨上蘭舟。

雲中誰寄錦書來？雁字回時，月滿西樓。

花自飄零水自流，一種相思，兩處閒愁。

此情無計可消除，才下眉頭，卻上心頭。

----《一翦梅》李清照

注：粉紅色的蓮花謝了，竹席子已經感到秋天的涼意。輕輕地解下夏天的羅衣，獨

自登上木蘭小舟。誰從遠方寄來我久盼未得的書信呢？舉目遠望，只見萬裏碧空中

一行南飛的大雁。清亮的月光悄然灑滿了西樓。青春像花兒一樣空自凋殘，寶貴的

年華似河水那麼匆匆流去。二人身處兩地，卻有著同樣的相思，因而產生了愁緒。

這種相思之苦無法消除，皺著的眉頭才剛剛舒展，心裡卻又湧起了愁思。

第五章：　綜合分析

社會所塑造的自殺事件對男士的影響

事實上，社會給自殺事件塑造了什麼樣的印象呢？我

們難以有一個形象的概念，但是從被訪者的回應中，

可以反映出來。

自殺者家中遺族一般視自殺為一件不光彩的事，認為

家人的自殺是“家醜”，因而“不可外揚”。自殺更

讓家庭背負了“不和諧”的罪名，同時也讓外界懷疑

父親 / 丈夫保護妻子或孩子的能力，這是一個外界以

及被訪者本人給予自己的標籤 (stigmatization)(Dunn 

& Morrish–Vidners, 1987; Wertheimer, 2001; Owens, 

Lambert, Lloyd & Donovan, 2007)。因為這樣一種標

籤，遺族認為家人自殺是一種家屬或朋友中的禁忌

(Silverman et al., 1994; Dunn & Morrish-Vidners, 1987; 

Wertheimer, 2001; Owens, Lambert, Lloyd & Donovan, 

2007)，是不可以公開讓他們知道的；再加上，遺族

擔心其他人如何評論自己去世的親人，儘管他們不是

直接聽到別人的評語，但他們也會去猜測其他人的評

論，好像被訪者曉明，與他傾談的過程中，他表示沒

有聽過其他人如何看自己，但總是感到別人帶有一種

貶低的眼光，這是社會學上所講的：自我實現理論

(self-fulfilling proficiency)，將自我想像的空間無限擴

大，以至於遺族認為社會上每一個人都對他持有奇異

眼光及想法。以喪子的世安及阿良為例，起初兩人均

不願意尋找其他的支援；喪妻的信仔及國興雖然有尋

求幫助，但是他們所尋找的支援均是與自己很疏離、

關係並不密切的專業人士，對於近親或朋友，他們選

擇緘口不談。

除了怕被標籤外，遺族更怕被別人的流言蜚語觸動傷

心處。遺族們除了免卻麻煩及被傷害的原因外，可能

父親 / 丈夫也不知道應從何說起，如何演釋？如何表

達？如何流露？用什麼方法來流露呢？表達後會有什

麼反應？如何收拾殘局？其他人會接納嗎？這一連串

的問題，可能也是男性面對喪親之痛的同時要面對的

難題。縱觀接受訪問的個案中，所有家庭均認為家庭

成員自殺身亡的事或背後的原因不應該向家庭以外的

人說出來，甚至直系親屬，因為他們覺得這是一個禁

忌，是“自己的家事”，更是“家醜”，最終演變成

一個不能說的秘密。有部份個案，因為事件由傳媒報

導出來，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也要讓家族內其他成員

知道；但是，大部份的被訪者，在事件後半年，都不

願再談，多番逃避與其他家族成員、朋友的聯繫，原

因是怕別人問起時，再鈎起傷痛的感覺。而且當別人

追問時，需要交待很多連自己都不清楚的事情亦是另

外一種創傷，例如究竟妻子或子女會選擇自殺。最重

要的是怕別人無心的話傷害到自己，所以他們會將自

己或自己的家庭孤立起來。有部份已走出哀痛期並開

始進入復原期的被訪者，如世安，他在事發一年後才

願意與其他人分享喪子的事情及感覺，但只限於某部

份的人，如：喪親的同行者、輔導員、教會的牧職人

員或少部份很熟絡的朋友。但是，其他的如曉明、阿

良、Ａ先生等，他們都以“謝絕探訪”的態度，或是

向外界交待女兒出了國等。其實他們是不想被其他人

打擾，就讓遺族們自己“療傷”吧！

另外，除了遺族自我的禁忌、社會的標籤以外，傳統

中國禁忌也成為遺族的傷害。“白頭人不送黑頭人”，

這一個傳統的俗語描繪了中國人群體中的禁忌，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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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盡量不讓這事出現，亦認為這會為家庭帶來不吉

利，好像世安的例子，因為他是潮州人，所以家族的

支持是十分重要，但是這一句“白頭人不送黑頭人”

圖表二：社會所塑造的自殺事件對男士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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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醜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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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lverman et al.,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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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 Wertheimer, 2001; 

Owens, Lambert, Lloyd & 

Donovan, 2007

失去親戚及

鄰居的支持
ü ü ü Barrett & Scott, 1989

烙印 / 標籤 ü ü ü ü

Barrett & Scott, 1989; 

F e i g e lm a n ,  G o rm a n  & 

Jordan, 2009

很在意別人

對自己的

印象

ü ü ü ü

的傳統概念，令他的親人只派了一個輩份最小的親友

出席女兒的葬禮，令他傷心不已，感到人情冷漠，儘

管是親人，也不願打破這個禁忌。

男士面對喪親的情緒

怪責及自責

在是次所有喪親的個案中，在被訪者的字裏行間都

有責怪亡者自私選擇的意思 (Owens, Lambert, Lloyd & 

Donovan, 2007)。雖亡者已離開，不論作為父親、丈

夫、還是兄弟，心裏面都留下了一個空缺及傷口久

久未能被撫平；但他們均覺得，亡者的選擇是自私及

不公平的。例如阿強覺得，有什麼事不能解決？大不

了可以離家出走，兒子不用選擇這樣的方法來反抗；

信仔於聚焦小組及面談中，都表示出他於亡妻的怪責

之情，怪她為何這樣自私，留下所有的問題由他去解

決。所以，很多自殺的遺族都不約而同疑問為什麼這

會發生在他 / 她身上。

雖然是責怪，但責怪的背後隱藏著很多的意思。他

們怪責的是亡者的不智選擇；因為這一個選擇，代

表了對其他人的隔絕及否定，隔絕身邊至親，不再

給予機會作出彌補與修正的機會；否定作為父親或丈

夫的貢獻及能力，沒有能力給予最好及最幸福的生活

予亡者。亡者的選擇，不單了結了自己生命，更加了

結了他們的至親作為父親 / 丈夫的工作的肯定。亡者

的選擇，將自己及至親的名譽都拆毀了。故此，他們

的責怪，是出於難過；責怪中亦包含了自責的意思，

所以，遺族時常都留連在責怪與自責之矛盾之中極為

痛苦；例如Ａ先生及家寶，他們在責怪女兒的幼稚、

自私及不負責任的行為之餘，亦責怪自己過往對女

兒不夠好，不能讓女兒感到父親對她的愛護及感情

(Silverman et al., 1994; Barrett & Scott, 1989; Cvinar, 

2005; Feigelman, Gorman & Jordan, 2009)。

神經質及抑鬱

自家屬自殺後，部分遺族會有一些反常的行為出現

(De Groot et al., 2006)，例如：阿良在夢境與兒子對話；

世安也不明白自己為何在籌備兒子的葬禮時不自覺地

笑了出來；阿強及阿力的失眠；Ａ先生不能控制反復

出現與女兒生前相處的畫面；還有家寶曾經在超級市

場，因太想念女兒而忘記付款等情況，都是遺族他們

思念亡者時所出現的不尋常反應及行為。這些反應是

一些保護機制 (Defense mechanism)，在遺族極度傷痛

的狀態保護他們。若有一些遺族的自癒能力較強，這

些異常的反應及行為可以在一至兩個月後慢慢減退，

但一些遺族仍因沉醉在極度悲傷及自責中，以致變得

越來越嚴重，例如阿良，他需要接受精神科醫生的醫

治，並定時服藥才能控制，他的情況實令人擔心。

有部份未能解開心結的遺族，他們常常留在怪責自己

的狀態中，所以很多時都會有輕微抑鬱的情況，例如：

Ａ先生、阿良等，他們都有這個情況出現，只是不同

程度上的困擾罷了 (De Groot et al., 2006) 。

家人自殺是因病所致

喪子與喪妻的個案中，父親及丈夫均認為是自殺親人

身體疾病之使然。研究中大部份的亡子於生前均患有

情緒病，故此，雖有部份未被醫生診斷，但他們均認

為兒子是由於患有抑鬱症或狂躁抑鬱症所引致。

事實上，雖有部份個案未被診斷，但若將家人自殺的

原因歸咎於這樣的理由，相信對於家庭成員或對外解

釋都是一個較合理的選擇。對於被訪者來說，選擇這

樣的原因來向外界解釋似乎是一個最適切的方式來與

阻斷外界的流言蜚語。

感到受傷害

雖然男士被塑造至剛強的形象，但是當面對人生中終

極的傷痛時，男士也會感有強烈的傷心。在是次訪問

中，每一位被訪者都表示感到極度的傷痛，每一位在

個別面談中，均分享了自己受傷的感受。所以，遺族，

特別是男士，他們感受到傷害的程度，應該不比女士

或其他的親友輕 (Neimeyer & Jordan, 2002)。

感覺難以接受及混亂

相信，這一種極度悲傷的事情，任何人也難以接受，

男士也不例外。例如：世安表示，若可以的話，寧願

沒有小朋友，夫婦倆口子度過餘生罷了；還有，家寶

及國興也在訪問中表示難以接受。

每一位的受訪者在接到親人自殺消息的一刻，感覺十

分混亂。曉明、阿良、阿強等都是腦裏一片空白；國

興感到麻木；世安感到無奈；阿進感到內疚；阿力、

曉明感到驚慌及無助。這個狀態，唯有這一班同路人

才能互相明白，這也是提高了他們凝聚力的重要元

素，因為遺族都認為，只有他們、有相似經歷的同路

人才會明白這些混亂交錯的感覺。

感到亡者的絕望

有部份的遺族，雖然不願接受親人自殺的事實，但為

了使自己好過一點，便開始嘗試明白亡者的絕望。例如：

阿良、信仔、阿進及子雄，雖然他們還在極度傷痛的

階段，但是他們慢慢在接受訪談的時候，表現出明白

亡者的痛苦及絕望，並能夠體諒亡者的處境。這也是

遺族面對痛苦的適應機制 (coping mechanism)，並且

這樣的話，對亡者的憤怒也可以減輕，自己也可以放

過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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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三： 男士面對喪親的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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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況 或 事

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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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 lve rman e t  a l . ,  1994 

Barrett & Scott, 1989;  

Cvinar, 2005;  

Feigelman, Gorman & Jordan, 

2009

精神緊張 ü ü ü ü ü ü De Groot et al., 2006

憤怒 ü ü ü ü ü Neimeyer & Jordan, 2002

傷害 ü ü ü ü ü ü ü ü ü ü ü
Neimeyer & Jordan, 2002; 

Margaret Stroebe et al., 2001

被遺棄 ü ü ü ü ü ü ü ü ü ü ü Neimeyer & Jordan, 2002

感覺傷心 ü ü ü ü ü ü ü
Knieper, 1999; 

Margaret Stroebe et al., 2001

感覺混亂 ü ü ü ü ü ü ü ü ü
Ne imeye r ,  P r i g e r s on  & 

Davies, 2002

感到麻目 ü ü ü
Ne imeye r ,  P r i g e r s on  & 

Davies, 2002

感到無奈 ü ü ü ü ü ü
Ne imeye r ,  P r i g e r s on  & 

Davies, 2002

感到內疚 ü ü ü
Knieper, 1999; Margaret 

Stroebe et al., 2001

感覺驚慌 ü ü ü ü ü Knieper, 1999

感到無助 ü ü ü Margaret Stroebe et al., 2001

感 到 亡 者

的絕望
ü ü ü ü

Ne imeye r ,  P r i g e r s on  & 

Davies, 2002;

Margaret Stroebe et al., 2001

難以接受 ü ü ü ü

Ne imeye r ,  P r i g e r s on  & 

Davies, 2002 ; 

Margaret Stroebe et al., 2001

抑鬱 ü ü
Ogrodniczuk et al., 2003 ; 

Margaret Stroebe et al., 2001

責 備 往 生

的家人
ü ü ü ü ü ü

Owens, Lambert, Lloyd & 

Donovan, 2007

男性倖存者的特質

自毀行為（Barrett & Scott, 1989）

這一個自毀的行為並非出於被訪者的意識層面，而是

出於潛意識裏。特別是阿良，當兒子死後，他時常責

怪自己以前對兒子太兇、不明白兒子，未能讓他感到

父親的愛。所以，阿良時常都有失眠的情況，並常常

感到自己代入了兒子的角色，明白兒子面對的是絕

路，亦恐怕自己會步上兒子的後塵；他曾在行人天橋

上，感到自己好像要跌下去一樣，此後他便不敢走上

行人天橋。這是很明顯精神衰弱的情況，而且他並非

有意識想傷害自己，只不過是他認為自己代入了兒子

的角色，一方面可以明白兒子，另一方面可以彌補過

往他對兒子的過失。

不再追問原因

當我們問及被訪者是否知曉家人自殺的原因時，他們

都有不同的反應。有部份好像是知道背後的原因、有

部份不願意去追查真實的原因、有部份是參考其他專

家的意見而作出結論、有部份更是至今仍蒙在鼓裏。

不論什麼緣故引起，為了讓自己及家人安心、能夠向

外界交待，被訪者傾向於整合一個較為合理，而外界

聽後也會接受的解釋；但於家人自殺的終極原因，始

終將是一個謎。

難於表達及沒有處理自己情緒（Martin & Doka, 

2000）

例如阿強、Ａ先生及家寶，我們問他們如何處理自己

的情緒，他們均表示沒有理會。但是，在訪問的過程

中，以上所提及的男士亦流露了他們的哀傷。所以，

男士並非沒有情緒，只是不會在不適合的時間流露；

又或是，有部份的男士根本不懂得如何流露自己的情

緒。

憤怒

其實，遺族男士常以憤怒來表達心中的鬱結。以陳先

生為例，他對於太太對待兒子的態度、自己未能保護

兒子及其兒子自殺行為均表現出強烈的憤怒。倖存者

不止對過身的親人感到憤怒，對自己未有意識或阻止

到家人自殺亦感到極大的憤怒。那些憤怒使到他們十

分自責，是否因為男性善於表達憤怒或者憤怒能讓他

們從悲傷中喘息，還是他們其實抑壓了傷心而不自

知？

理性面對及掌控局面

一如常人估計，男性因受到社教化及過往男性與女性

距別的因素，再加上可能生理構造上的不同，他們都

較為理性。在被訪的阿強、信仔及國興，他們都較為

理性地去表達，這一份理性能幫助他去面對這份生命

中極大的哀痛。有些研究指出，男性的“行動導向”

適應模式有助減輕抑鬱情緒 (Nolen-Hoeksemas, 1987; 

陳維樑 , 1999)。唯有這份理性，在幫助他們繼續保

護自己之餘，亦可以保護自己的家人，不要再受傷

害，使家庭維持剩餘的完整。

工具型哀傷模式

工 具 導 向（Martin & Dora, 2000; Campbell & 

Silverman, 1996）是指主要以理性為主，時常針對問

題的解決方法及計劃下一步行動來入手，探討問題多

於探訪感受，感受較易被忽略，較喜歡控制環境。事

實上，他們寧可控制危機，也不想被混亂的情況所佔

據。所以，就算面對傷痛，都寧願埋首籌備身後事多

於宣泄悲傷的情緒。男士較為擅長這種表達悲傷的方

式，因為男士過往被塑造成剛毅的形象，所以他們面

對傷痛，也不輕易流露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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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他們會以工具導向模式或投入工作來處理哀傷，

但是從信仔、阿進、國興、阿強、阿力、世安、家寶、

Ａ先生及曉明的個案中，我們看到投入工作的方法，

並不等於能夠完全過渡哀傷的階段，相反，從他們的

表達中，雖已投入工作，但並沒有靈魂，只是“有一

天，過一天＂，一個沒有靈魂的軀殼而已。

社會定型：男士面對哀傷也要獨立、自信及有

能力

男士被傳統中國文化塑造成剛強的形象，“男兒有淚

不輕彈＂的傳統思想在本次研究範疇裏卻看似不適

用。在是次訪問中，男性可以很感性地流露情感。當

阿進、世安、阿良在訪問過程中，他們容許自己的情

感流露出來，他們會悲傷、哀痛，他們容許自己的傷

感透過眼淚表達出來。當他們要面對生命中最痛楚的

分離時，他們並沒有吝嗇表達，他們需要表達他們內

心的痛楚及對亡人的思念及情感。他們能夠透過不同

的形式來表達，這樣對他們的復原是有幫助的，因為

當他們遏止住自己的傷痛時，反而會影響他們的精神

健康。 

有些人認為男性難以用情感導向 (intuitive pattern) 來

舒緩，男性好像沒有女性那麼容易流露情感，因為男

性天生就是理性的人。但是這並不代表男性沒有哀悼

的需要，只是他們在流露情感及接受別人的好意上，

未能像女性們那麼容易 (LeGrand, 1986)。 “沒有哀傷

模式是天生的，如何能夠使個人比較舒服一些才是對

於那個人最有效的哀傷模式”(Martin & Dora, 2000)。

“行動導向”/“工具式導向”好像是男性哀傷過程

的外顯行為，這是社教化的結果。當他們遇到人生的

極沉重傷痛時，可能他們不懂用什麼方式來流露。對

於他們來說，熟悉的方法便是以行動來表達他們的傷

痛，如打點一切、照顧家人等行動，這樣才是較容易

掌握及來得舒服的；也許性別是其中一項影響的因

素，但這並不是男性的專利 (Martin & Dora, 2000)。

所以，哀悼的方式並不是由性別來主導，還有個人經

歷、文化背景及其它的因素需要考慮。其實，每一種

導向的模式均是用來彌補個人的弱點。所以，性別只

會影響導向，但不是決定了導向的模式。事實上，男

士除了理性，亦有感性，這才是一個完整的人。

尋找安慰－得到家人或朋友的支援

雖然男士被塑造成強悍，但是當他們面對至親的喪身

時，他們是難以單獨面對的。雖然有部份被訪的男士

表示不願讓他人知道親人自殺的事，但是他們仍需要

尋找其他的安慰來支持他們（Calhoun & Allen, 1991; 

Farberow, 1991），否則他們會面臨崩潰的局面。我

們可以以曉明及阿良作為一個對比，兩位男士均在面

談中表示不希望讓別人知道子女自殺的事，但是，曉

明能夠得到一位遠方朋友的支持及安慰，讓他感到溫

暖，他渡過哀傷的日子也較容易；但是，阿良被太太

命令不可將事件告訴其他人，所以阿良正面臨精神崩

潰的情況，這是很明顯的比較。

家寶的情況也能體現出事件發生後，家人和朋友支援

的重要性。他的情況比較獨特，因為他的親友因受到

傳統中國的觀念，即“白頭人不送黑頭人＂的忌諱所

影響，所以親朋好友並沒有支持家寶渡過哀傷的日

子。而他亦因此面對雙重的傷害，除了喪親之痛以

外，亦感受到人情冷漠的心痛，這會影響到他渡過哀

傷期的情況。

保護者角色及履行責任

男士向來是家庭中保護者的角色，當家庭成員有困

難，不論是爸爸、丈夫、哥哥或弟弟等男性，容易擔

任主動及主導的角色。所以，當面對這樣的家庭悲劇

/ 危機時，父親擔任保護的職責更加強烈，會將保護

家庭的完整性作為所有工作的大前提，阿強、阿力、

世安、阿良、國興、Ａ先生、曉明及家寶，均以不同

的方式來捍衛自己的家庭。況且，家人自殺，在很多

家屬看來覺得是“家醜＂，所以男士更加主動保護仍

在生的家庭成員，將他們拉回一起，防止悲劇再次發

生。在這事件中，男士會尋找一些責任來履行，例如：

保護家庭成員，免之再受到傷害及維持家庭剩餘的整

體性等。這些均會讓男士認為是自己的責任。

阿力的例子雖像例外，但事實上阿力也是擔起了保

護家庭成員的責任。阿力自覺是因為與太太的關係

不好，引致兒子得不到足夠的重視及關注而產生自

殺的念頭。於兒子自殺後，阿力十分聽從太太的話，

不會對外談論有關兒子自殺的事，因為太太覺得這是

家醜，不可讓其他人知道，我們認為，阿力因為不希

望家庭再分裂，故依從太太，希望能保護家庭其他成

員。

當面對兒子因為自殺緣故而身亡的事件時，有兩種導

向：有一些父母覺得兒子是受害者，兒子的身故是因

為外界的壓力所引致，父母會感到不公平及氣憤；另

一些會將之界定為兒子是事件的主動者，由他採取主

動，作出這樣的決擇。不論是什麼的導向，都是較為

道德批判性多於個人及病理的原因 (Owens, Lambert, 

Lloyd & Donovan, 2007)。所以，於是次聚焦小組及個

別面談中，我們總結父親面對喪子，是將事件的定義

穿梭於兩種導向中。當初次談到兒子的自殺身亡事件

時，他們均會表示是兒子的決定，與他人沒有關係；

但當深入了解後，父親會不其期然地暗示，兒子亦是

迫於無奈地選擇，有部份更因為媽媽的緣故所引致，

但父親為了使家庭盡快回覆正常軌道，故不再追究，

亦不想追究，害怕繼續追究下去，悲痛的事可能會再

發生。

另外，另一批喪妻的被訪者，他們認為妻子的死是因

為情緒病及其他外在因素的緣故，例如：工作。但這

只是向別人交待的原因。當可以深入探討時，不難發

現丈夫存在著怪責自己的意思，怪自己為什麼不早一

點回家、怪責自己未能說服太太回頭、怪責自己未能

在生前關心太太多一點等，這是他們對事情的理解。

參考羅賓森 ( 羅賓森 , 2003) 的見解，再對比是次被

訪者的回應，丈夫都有相類似的沉思：「她為什麼要

這樣做？每次被問到這個問題，總讓我覺得如果我多

注意一點，那麼她就仍會在我們身邊。光是想起這件

事，那種有如事發當天所感受到的痛苦又回來了，而

且那種痛苦感覺還是一樣的糟。」「總是不停地想，

如果我們沒有那樣做，他可能還活得好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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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四：男性倖存者的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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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書目

希望尋找安慰 ü ü ü ü
Calhoun & Allen, 1991; 

Farberow, 1991

不充足 / 失去

社交支援
ü ü

Stroebe & Schut, 2001; 

Barrett & Scott, 1989

自我消極的

行為
ü Barrett & Scott, 1989

不能改變 /

控制的事實
ü ü ü ü ü

擔心自殺對

家人的影響
ü ü ü ü

不知道自殺的

原因
ü ü ü

Margaret Stroebe et al., 

2001

沒有隱瞞親人

自殺
ü ü ü ü ü

情緒不處理 ü ü ü ü ü ü ü
Cerel, Padgett, Conwell & 

Gerald, 2009

幫助其他同路

人也要醫治

自己的方法
ü

憤怒 ü ü ü ü ü

Ne ime y e r  &  Jo r d an , 

2002;

Field, Bonanno, Williams 

and Horowitz, 2000

傷害 ü ü ü ü ü ü ü ü ü ü ü Neimeyer & Jordan, 2002

被遺棄 ü ü ü ü ü ü ü ü ü ü ü Neimeyer & Jordan, 2002

男士對於喪親及自殺的理解

家人如何論述事件直接影響整個家庭的成長及預防家

庭再發生同類的悲劇。因為當說故事者在論述事情的

經過時，在字裏行間總會表達出他們對事情的理解及

事情對他們來說的影響；面對至親的自殺，痛苦至極

是可以理解的；但在訪問的過程中，各位被訪者亦有

與訪問員一起探索事件當中為家人及自己帶來的動力

及希望。

情緒病 – 抑鬱症或狂躁抑鬱症

雖然自殺的原因很難尋找，亦無法引證，但大部份的

男士均會認同親人是因為情緒病以致有這樣的選擇。

而這一個解釋讓遺族得到一個安樂的答案，且讓亡者

安息，亦讓遺族可以放下心頭大石，不用再追究任何

人。

工作 / 讀書壓力 / 工作外在因素所影響

這也是最多被訪者認為親人選擇不歸路的原因。而且

這一個因素與情緒病互相呼應。當外界有極大的壓力

加在自殺者的身上時，他們的情緒容易不穩定以致會

選擇這樣極端的方式結束自己的生命，例如阿進的太

太、國興的太太、阿強的兒子、子雄的哥哥，均是不

敵外界壓力而選擇自殺。

遺傳

部份家屬會尋找究竟家族中有沒有其他的親屬也有這

個經驗，一方面希望得到一個合理的理由，另一方面

亦讓遺族搜集更多的數據以作為日後預防的憑證。例

如信仔及阿進，他們了解太太的家族歷史，且擔心日

後女兒也會遺傳太太的抑鬱症，所以他們在日後會加

倍小心地照顧子女。

家庭成員的影響

這一個並不普遍，但亦是重要的元素。阿強是知道太

太在兒子自殺這事中佔了很大部份的因素，但他不希

望引起家庭內的糾紛，所以便將責任歸咎於兒子，讓

家庭可以更完整；另外，信仔亦認為太太是家庭因素

而做出對不起自己的事，間接引起太太自殺。所以，

信仔覺得太太的家人也要負上部份的責任。

這是幼稚及不負責任的行為

除了傷心外，遺族亦都懷著憤怒的情感來看待這件

事。阿強、信仔、阿進、Ａ先生及家寶，均認為自殺

的行為是十分幼稚及愚蠢的。所以，他們認為親人是

愚蠢及不負責任。

不幸

很多的父親，均認為這是一件不幸及倒楣的事，最後

發生在自己的家庭中。既然改變不了事實，唯有默默

地接受。

父親 / 丈夫未盡責任

有部份父親及丈夫，他們會責怪自己未能盡自己的責

任，以致太太 / 子女狠心地離自己而去。他們會立即

檢視自己是否已盡了責任，當感到自己未盡責任的父

親或丈夫時，他們會感到嚴重的內疚感。

5.4.8 沒有人生目標

遺族認為，親人因為人生目標薄弱，以致對生命輕易

放棄。

感情問題

這也是自殺事件中常見的原因，所以遺族也會不期然

思索是否因感情問題，以致親人要了結自己的生命。

就算如世安，他的兒子尚小，並且十分乖巧，尚未聽

過兒子有感情的問題，他也會搜查一下，兒子會否因

感情問題而了結自己的生命。所以，有這樣的論述是

自然不過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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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五：男士對於喪親及自殺的理解

阿強 阿力 世安 阿良 信仔 阿進 國興 Ａ先生 曉明 家寶 子雄

抑鬱 / 躁鬱症 ü ü ü ü ü

壓力 / 環境 ü ü ü ü ü ü ü ü

遺傳 ü ü

受家庭成員

影響
ü ü

無辦法面對自

己對丈夫的

背負
ü

歸究始作俑者 ü ü ü ü

覺得死者幼稚

及不負責任
ü ü ü ü ü

不幸 ü ü ü

父親的責任 ü

沒人生目標 ü ü

沒有朋輩 ü

感情問題 ü ü ü

喪親男士的應對技巧

在這個研究中，我們時常面對男性與哀傷。但是，男

性與哀傷是否能夠拉上關係？男性是否一定會哀傷？

男性用的方法是否如一？就讓我們在這樣有更深入的

了解。

首先我們了解，悲傷是生命的一部份，它是正常且是

每一個人都需要經歷，因此無須壓抑。詩人赫瑞修．

葛利 (Jorace Greely) 認為，“巨大的悲傷將人們變得

神聖；歡喜可以鼓舞人，野心得以榮耀人，但只有哀

傷能夠使人聖潔。”十八世紀愛爾蘭詩人韋瑞的奧本

利爵士 (Sir Aubrey de Vere) 寫道“悲傷理應像歡愉，

莊嚴、沉著、確定、淨化、平均、解放和釋放所有小

煩惱一樣地強勢，偉大、雄偉並堅持至最後”( 羅賓

森，2003)。

所以，不論是男女，表達悲傷都是正常及適當的。

只是不同人會用不同的方法來表達。另外，表達

的方式包括情感導向 (intuitive pattern) 及行動導向

(instrumental pattern)。情感導向 (intuitive pattern) 是

幫助情感的表達；行動導向 (instrumental pattern) 是

透過理性及行動的表達來舒緩哀悼。

男性好像很剛強，但在這次研究中，我們的十一位被

訪者均來自不同家庭及不同階層，當他們論述他們的

悲痛時，都是不同的反應，有的很冷靜、有的很沉鬱、

有的好像再沒有生命的興趣似的、有的會流淚，泣不

成聲。所以，這都是他們表達自己的傷痛，但卻以不

同的形式來流露。

工具型哀傷

工 具 導 向（Martin & Dora, 2000; Campbell & 

Silverman, 1996）是指主要以理性為主，時常針對問

題的解決方法及計劃下一步行動來入手，探討問題多

於探訪感受，感受較被忽略；較喜歡控制環境，事實

上，他們寧可控制危機，也不想被混亂的情況所佔據；

所以，就算面對傷痛，都寧願埋首籌備身後事多於宣

泄悲傷的情緒。男士較為善長這種表達悲傷的方式，

因為男士被塑造成“男兒有淚不較彈＂的模式，所以

他們面對傷痛也不會輕易流露出來。

雖然他們會以工具導向模式或投入工作來處理哀傷，

但是從信仔、阿進、國興、阿強、阿力、世安、家寶、

Ａ先生及曉明的個案中，我們看到投入工作的方法並

不等於能夠完全過渡哀傷的階段，雖已投入工作，但

並沒有靈魂，只是“有一天，過一天＂，一個沒有靈

魂的軀殼，並不代表他們已過渡哀傷。所以工具導向

可以是男士最容易掌握的方法，這是他們熟悉的方

法，亦是可行的方法，至少，他們均表示沒有空間及

時間胡思亂想。

開始關注自殺的事件

Ａ先生、曉明及家寶均表示自女兒自殺後，不期然會開

始關注或多留意有關自殺的事情；可能他們因為深受其

害，所以也想知道其他同路人的情況。這樣，遺族好像

可以為亡者做一點事，亦可以讓自己好過一點點。

部份父親表示，他們在經歷哀傷時會有失眠、夢中與

亡者對話、精神受損的情況等，均是因為他們度過哀

傷時表現出來的身心反應，這些是父親身處於極度哀

傷所產生的反應。這些反應是用來保護他們，讓他們

能夠渡過這些難關，就好像感冒一樣，當我們患感冒

病時，我們的喉嚨會感到不適，是因為要抵擋病菌進

攻到心臟；這些身心反應就好像是抵抗那些傷感進攻

到父親最致命的地方。

參加同行小組尋找安慰

他們希望得到家人或朋友的支援（Calhoun & Allen, 

1991; Farberow, 1991）。雖然男士被塑造成強悍，

但是當他們面對至親的喪身時，他們是難以單獨面對

的，雖然有部份被訪的男士表示不願讓他人知道親人

自殺的事，但是他們仍是要尋找其他的安慰來支持他

們，否則他們會面臨崩潰的局面。

這一群被訪者，他們異口同聲地表示參加同行小組是

一個非常理想的方法來舒緩自己的壓力及困擾，特別

是子女自殺的一群。他們在小組經歷了很美好的群體

生活，他們互相明白、亦互相扶持，所以這是他們度

過哀傷的最好方法。

幫助其他同路人也是醫治自己的方法

這是世安的一個很重要的分享，他正在經歷渡過哀

傷的不同階段。他清楚指出，當他幫助其他未能復

元的同行者時，透過與他分享自己的經驗及心得，

以幫助同行者渡過難關時，世安感到自己也反被幫助

到，這是一個重要的過程。跟據敍事治療法 (narrative 

therapy) 所說，當我們不斷論述同一個故事時，我們

可以擴闊了故事的不同層面，將故事的內容及我們的

生活經驗也豐富起來，更加讓我們從新的角度去理解

事情，這也一個治療的過程。世安就是經歷了這個治

療的過程，將子女自殺的事情及自己曾經痛苦的經驗

反復論述，別人聽後給予他的意見豐富了他的看法，

世安也可以重新建構自己對子女自殺死亡的意義；另

外，能夠幫助到其他的同路人，對他來說亦是心靈的

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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喪親者的反應及情緒比較

在是次研究中，嘗試將不同類別的喪親男士的反應及

情緒作出比較，面對不同的對象均有不同。但由於喪

兄的個案相對其他的案件為少，所以並沒有列入比較

的範圍。

喪妻的丈夫

喪失妻子的丈夫，出現以下的反應：

1.	內 疚 感 (Campbell & Silverman, 1996; Robinson, 

2003; Silverman et al., 1994; Oliver, 1999; Barrett & 

Scott, 1989; 羅賓森 , 2003)

妻子選擇自殺某程度上代表丈夫未能滿足妻子的需

要。如前文所述，被訪者較認為妻子的死是因為情

緒病及其它外在因素所致，例如：工作。但這只是

向別人交待的原因。當可以深入探討時，不難發現，

丈夫存在著責怪自己的意思，怪自己為什麼不早一點

回家、怪責自己未能說服太太回頭、怪責自己未能在

生前關心太太多一點等，這是他們對事情的理解。所

以，每當提起太太自殺的事情時，他們也產生一種莫

名的內疚感。

2.	失去了未來的計劃

以往丈夫與妻子一起計劃家庭，失去了妻子，丈夫連

衝勁也沒有了，又何來談論將來的計劃？雖然他們仍

需要照顧子女，但是在度過哀傷的時刻，子女已不再

是丈夫的未來，丈夫的未來好像落空似的。所以，大

部份喪妻的丈夫處於沒精打采的狀態，因為對於未來

他們已失去了興趣。

3.	寂寞、沉鬱 (De Groot et al., 2006)，生活仿佛失去

了掌舵 (Lieberman, 1996)

以往，妻子打理家中所有的事務，是家庭的核心成

員。但當妻子離世後，丈夫好像一個失去了舵手的船

一樣，不知應該漂流到哪裏去才好。是次研究中，大

部份的丈夫會感到寂寞。除了他們言語的表達外，他

們在回憶與妻子的往事的表現時，三位丈夫也跌在沉

思中，並且異口同聲說需要再適應沒有伴侶在身邊的

日子。好像阿進，他表示沒有了太太的日子，他的生

活好像是“打回原形”，變回以前的單身生活、沒有

光采如一個木頭一樣，每天放工，就是回家，猶如行

屍走肉。“見一步、行一步”是他們共同的狀態。三

位被訪者在追憶與妻子的往事及自殺的經過時，都在

沉思當中。雖大部份表現得十分冷靜，但在他們表達

中，可以體會到他們對未來並沒有太大的期望，眼光

只見到現在。以往與妻子的計劃、未來均不想再想，

面對子女，他們都表達盡力去撫養的態度，但部份仍

擔心子女會否再步上與母親相同的道路。曾經，雷

克羅斯 (Rexroth) 用一首詩描寫他在妻子安祖兒過世

後，他的情緒反映，詩一開頭便說：我的悲傷那麼廣

闊看不到另一頭；深邃到我永遠也觸不到底 ( 羅賓森

, 2003)。失去太太的丈夫，大概就是這樣的情感吧，

深邃而沒有盡頭。

4.	沒有告訴子女母親自殺的原因

於是次面談中，大部份的父親沒有直接告訴子女母親

死亡的真正原因，相信是父親保護年幼的子女、亦是

保護亡妻的表現。阿進的女兒較小，所以他並沒有直

接讓女兒知道母親自殺死亡的消息，怕她受不了，亦

不明白；信仔讓女兒知道母親死亡的消息，但並沒有

讓她知道母親是死於自殺；另外，國興的兒子因為已

到中學階段，他們的心智較成熟，故讓他們知道母親

是自殺身亡，但是他仍會跟進兒子的情況，看看他有

沒有異常的反應。

5.	初期仍感到太太在身邊

因為丈夫與太太是生活中最親密的人，故此，當太太

離世後，部份的丈夫仍會留在舊居，以作為心裏的安

慰，希望在家裏尋找到與太太一起的片段，嗅到太太

的氣味，看到太太的衣服，以填補心裏的空虛感，並

幻想太太只是去了旅行，終有一天她會回來。所以，

當丈夫仍留待在舊居時，很容易停留在這個狀態。自

妻子離世後部份丈夫主動或被動地離開舊居，以過一

個新的生活。好像是阿進，他本身不願意離開舊居，

但他的父母狠狠地替他將亡妻的東西、衣服、床等都

丟掉，希望幫助他從新生活。

 

失去子女的父親

失去子女的父親，出現以下的反應：

1.	感到子女像自己身體的一部份

世安的一句詩，“父母兄弟葬後山，夫妻子女藏心

間”，這已經很好的表明了，雖然平時冷冷、嚴肅的

父親，內裏卻是十分著意與子女的關係，所以，我們

也需要注重培養父親與子女的關係。喪失子女的感

覺，非一般人能夠理解，因為子女實為父母身體的一

部份。曾經有一句古代的詩句：身體髲膚，受諸父母。

意思是，我們身體的各部份，都是父母給予的。所以，

父母與子女的關係是異常的密切。現代的父母與子女

關係疏離是社會的教化問題，這並不能改變父母與子

女是沿出於一的事實。但是，一般正常的情況下，應

是子女送別父親，若父親送別子女，必定是一些非常

規的情況下才會發生。所以，當父親要送別自殺喪生

的子女，那是一種非自然、非常規、亦非能控制的過

程，哪一位父親不會感到哀傷呢？子女就像自己的一

部份，有時甚至就是自己的影子，所以當父親失去子

女時，那份哀傷實非筆墨能形容。好像李先生那般，

雖然他仍有兩名兒子，但是走的那個是最親近自己的

兒子，不是因為還有兩名兒子，就可以不哀傷，或哀

傷程度減低，因為，那真是一個出於自己的兒子、是

自己的一部份。

2.	不明白子女的情況

雖然子女是父母的一部份，但是子女對於父母來說仍

是一個很難明白的個體。年幼時，子女仍可以由父母

控制；但是，當子女長大後，他們就是一個個體，並

且有不同的生活圈子。尤其是上中學以後，父親因為

主要外出工作的緣故，並且在一般的情況下，母親與

子女的關係是較密切的，所以在子女的發展方面，母

親比父親更了解子女的狀況。何況，親人自殺的原因

大部份都是一個迷，所以當父親遇到子女自行了結生

命的時候，更加會感到不明白子女所處如何的困局及

處境。

3.	腦海閃過的片段

在這次的訪問中，訪問了共七位的父親，當中有六位

的父親表示，在渡過哀傷的過程中，都會不斷出現與

子女以往相處的開心及難忘的片段。有時父親希望控

制它們，不讓這些回憶出來，因為孩子的離去是父親

不能改變的事實，當仍要面對懷念子女以往的美好的

片段，除了甜蜜外，更多的會是苦澀，無奈這些都只

能成為過去。然而父親越想控制，就越難控制。既然

控制不了，他們便盡快回到工作崗位，讓自己沒有太

多的空間來胡思亂想，家寶、阿強、世安、阿力、曉

明都選擇了這樣的做法；Ａ先生卻是當中較嚴重的一

個，這些片段影響了他的日常生活，但他又怕被太太

知道，影響了太太的情況。另外一位是阿良，他其實

也有這些片段，但是並不是一些美好的片段，反而是

一些過往對兒子不好的片段、令他內疚的片段。阿良

被這些片段所影響，引致精神也受到困擾，需要接受

治療。

4.	沒有刻意告訴其他人兒女自殺

大部份的父親都表示不願讓朋友知道子女自殺的事

件，因為怕被定型或是再受到傷害 (second trauma)；

但是，他們又需要得到別人的支援及幫助，所以，大

部份的父親也不會主動告訴朋友，但一些值得信任的

親友或是一些不容易遇到的朋友，父親也會向他們傾

訴，以抒發心裏的鬱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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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尋找 / 不再尋找子女自殺的真正原因

大部份的父親都想知道子女自殺的原因，這是一個很

容易理解的父親保護子女的天職，而且父親可以讓子

女得到安息，亦讓自己及家人安心。但是，部份的父

親 ( 例如：Ａ先生、世安、阿良、阿強、阿力 ) 均受

到家裏的人例如太太、子女反對，從而繼續停止查究

子女自殺的原因。所以，他們時常都在矛盾的狀態下

度過這個悲傷。

6.	主動讓妻子感到安心 (Schwab, 1998)

事實上，大部份的父親面對子女的喪身時，心裏感到

哀傷。但是，他們仍要處理妻子的情況。皆因子女是

出於父母，母親的難過，亦不比父親少。所以，父親

又要肩負起保護家庭成員的責任，他會很在意妻子的

情況，例如Ａ先生、阿強等，太太均曾經患有抑鬱症，

他們怕太太不能面對這一個難關，所以他們不惜用任

何的方法，只為了保護太太，甚至不去面對子女自殺

的原因，來維護太太、讓太太感到安心；又例如家

寶，他真的很想尋究女兒自殺的原因，但因不想叛逆

太太的意思，所以便不再追究。事實上，再強悍的父

親，也都會關心太太的狀況和情緒 (Carroll & Shaefer, 

1994)。

7.	覺得自己失敗感到自己沒有價值 (Oliver, 1999)

父親感到自己失敗及沒有價值，是因為他們不能保護

家庭的完整性。尤其是曉明及阿良，常常都落在面對

自己失敗感的狀況中。

8.	血緣的重要性 / 感到可惜 / 不能延續家族的優越

這是一個不普遍，但又值得一提的地方。當中陳先

生，他們三代均是從事機械工程的工作，父親、兄弟

以及自己學習機械出身。無獨有偶，兒子在大學也修

讀機械工程，所以有時候，他會與自己的兄弟及兒子

一起討論有關機械的話題，對於陳先生來說，是一個

很完滿的組合，對於將家族最優越的傳統能夠傳至下

一代，對於陳先生來說是相當滿意的局面。但是，當

兒子身亡後，就變得後嗣無人，對於陳先生來說，這

是一個不能彌補的遺憾。

子女應是父親的希望及祈盼，不論是有驕人的成就還

是平平無奇，子女就是延續父親及家族希望的重要繼

承，但是子女的離開，就是將父親這個希望幻滅。

9.	災難 (Rando, 2004)

當面對子女自殺時，父親的共同表現是相當哀痛，亦

是生命中的災難。儘管已過了由半年至一年半不等，

但他們的仍表現十分哀痛，那份痛楚至今仍讓我們感

受到。事實上，年輕人的死亡會使所有為人父母者深

感震撼。正如羅賓森曾經訪問一位兒子自殺個案的父

親，「談到關於他兒子之死，他特別敞開心扉來談論

那股有如排山倒海般的憂傷，並承認男人在處理所愛

之人的自殺時更加艱困，因為他們向來被教育要控制

感情」( 羅賓森 , 2003)。雖然是次訪問中，有部份父

親每當提起兒子的事都流淚，但亦有部份的父親只能

用說不出的嘆息及深沉的聲音來表達他們的哀痛。

圖表六：喪妻的男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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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七：喪失子女的男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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漠漠暗苔新雨地，

微微涼露欲秋天。

莫對月明思往事，

損君顏色減君年。

----《贈內》　白居易

注：這是詩人寬慰妻子所作的詩歌。詩首兩句寫秋景：新雨過後，地平綠苔點點。這是

初秋時分，當夜露上來的時候，已透著微微的涼意。後兩句寫妻子悲秋，詩人好言相慰：

這初秋的一片悲涼淒清，令詩人傷感不已，而妻子也正對月傷懷，憂心忡忡，詩人自己

只得強抑傷悲之情：「莫對月明思往事，損君顏色減君年」，勸勉妻子莫要悲秋而傷了

自己身體，更見詩人的關切憐愛。

第六章：總結

自殺是一個嚴重而深遠的社會問題，家人往往是首當

其衝受影響的一群。透過這次研究，我們深深體會到

其後果之嚴重及其破壞力之大。每多一個人自殺，倖

存者的人數更是成倍增長。

這份研究報告給予一個空間給這一群被忽略了的男性

倖存者抒發內心的鬱結，藉此機會讓大眾理解及反思

自殺行為所帶來的苦果。基於自殺是傳統的禁忌及社

會亦給予男士框架，以令到男性倖存者面對這重大危

機的時候變得既敏感又要承受更大的傷害！

是次研究發現了男性倖存者的特質、內心矛盾及掙

紮、社會的約束、身份角色、情緒反應、心路歷程、

如何理解喪親、處理情緒的方法與模式等等。報告

中，更進一步分析喪子女與喪妻倖存者的分別，讓大

家可作多方面了解。這次研究主要覆蓋了喪子、女與

喪妻的男性倖存者，當中只有少數的個案涉及其他家

庭成員自殺。故此，希望將來有更多研究可從這方多

作探討使學術界及大眾對倖存有更深入具體的認識！

完成整個研究，我們不禁反思，社會有給予他們足夠

的空間及支持嗎 ? 是否單單一句節哀順變就足夠呢？

白頭人送黑頭人及面對妻子的離世是人生最大的創

傷，何不花多一些時間去了解倖存者的特質、需要及

感受，多一些接納與關懷？

自殺帶來的傷痛是永遠不能磨滅的，但希望他們能慢

慢重拾以往的笑臉並繼續生活。透過親人的離世，倖

存者學會珍惜生命、珍惜眼前人，但願你和我不需要

上這一課亦能從這份研究報告領悟到這個道理！ 

後記：

被訪者留給自殺家屬的說話

阿強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你要這樣做，其實還有很多可行的路，跟本不需要這樣做 ....

阿力
我很想見到他。但事情已經發生，我亦不再多想了。

但是，實在控制不到自己，唯有將這想法慢慢放低。

世安
無論發生了什麼事，就算你做錯了，你也可以告訴我，我們一家人一定會幫你。如果我的兒子仍健

在，我一定會告訴他我們一家人必定會幫他解決所有的問題。

阿良 我會叫他面對現實。

阿鴻 我好愛她，在她離開後，我才知道她對我實在太重要。

國興 如果有機會的話，我會告訴他不要做傻事，什麼事也可以慢慢傾，我們一家人一定會支持他。

Ａ先生 我會問她，為何這麼要這麼選擇，讓我明白她。

曉明
我會告訴她，很多事情也可以解決，其實可以返轉頭同佢再講就係話我諗我諗錯一步，就係一剎那，

可能佢就係缺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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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同路人的說話

阿強
視乎大家是什麼關係。如果是我的朋友，或者是我的親友，我會默默支持他們。因為我都擔心會說

了一些不應該說的話，令他傷心。說些沒有意思的說話是沒有用的。

阿力
視乎當時人的想法如何。有些人是可以在痛苦的狀況下聽別人的說話，有些人就不能，好似我太太

一般，儘管極度痛苦，但仍可以接受其他人。我不想故亂說話使人傷心。

世安 我會鼓勵他，並分享盡快處理好生後事先。

阿良 同理心，多點安慰他，大家都要向前行。

阿鴻 家人的幫助是十分重要，並鼓勵他參加同行小組。

國興
首先鼓勵他先冷靜面對，不要太激動，亦不要傷害自己，凡事都係要去面對。我起碼用了一年半載

的時間才可以比較放下。我亦會鼓勵他找朋友或者傾訴的對象，分享自己的痛苦，不要放在心裏。

Ａ先生 我會鼓勵他找社工協助，因為我也曾經有這樣的經歷，他們真的可以幫助我去平伏。

曉明 我會鼓勵他放開心情，並且陪他渡過，希望他不會胡思亂想，有人陪伴應該會好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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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訪問問卷

Interview Guides for Theme 1 

(Sense making)

1)	 那位家人與你的關係如何？

2)	 事情發生後，你當時有沒有甚麼的行動？有沒有

嘗試去追查事情發生的原因？

3)	 作為父親／一位男士，這件事令你有甚麼的經

驗？

4)	 你怎樣理解這件事？

5)	 家人的自殺帶給你怎樣的衝擊？

6)	 傳統文化對兒子的重視這種觀念對你理解這件事

有沒有影響？

7)	 傳統文化對男士「保護者」的塑造對你理解這件

事有沒有影響？

8)	 傳統文化對父母保護下一代的責任及「白頭人送

黑頭人」這種觀念對你理解這件事有沒有影響？

9)	 你會用甚麼的形容詞去描述你當時的心情和感

覺？

10)	你如何處理這些的情緒感受？

11)	當時有沒有和其他人談及這件事，你如何跟他們

說？

12)	當時得到其他親人朋友的支援？

13)	請問當時你有沒有想過了斷自己的生命？或令你

對生命產生一種看法？你怎樣面對和處理這些的

想法？

14)	在這件事情發生前，你與這位家人的關係怎樣？

15)	這件事情的發生有否影響你對與這位家人關係的

回顧？這個影響是怎樣的？

16)	你和太太 / 兒女如何一起面對這件事情？／你的

兒女當時還很小，你怎樣向他們解釋媽媽的離

開？

17)	這件事情有否帶給你一些遺憾？你如何面對？

18)	家人的離開後，你如何整理你自己的心情、感受

和往後的生活？

19)	如果有機會的話，你想和你這位家人說些甚麼？

Interview Guides for Theme 2 

(Benefit finding)

1)	 事情有否影響你對自己的關係 / 看法？

2)	 事情發生後，有沒有影響你和家人各人／親戚的

關係？

3)	 這件事情令你有甚麼的改變？

4)	 事情有否幫助你對自己有新的發現 / 新的認識？

這些發現和認識是怎樣的？

5)	 這件事有沒有影響到你對人生／生命的看法／態

度？

6)	 這件事有沒有令你對工作有新的體會？

7)	 這件事令你學到甚麼？在哪方面得到一些體會？

8)	 你認為自己現在的生活過得怎樣？

9)	 你會用甚麼的形容詞去描述你現時的心情？

10)	如果現在有一位朋友經歷相類的事情，你會和他

說些甚麼？

附件二 受訪者資料表

男士喪親之痛

致：香港浸會大學社工系 – 陳德茂博士 ( 傳真：3411 7145)

稱呼：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工作 ( 性質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年齡： ______________________	  現今婚姻狀況：單身／已婚／離婚／再婚

1) 	 現時你家中有甚麼的家庭成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自殺家人與你的關係：妻子／兒子／女兒。

3)	 這位家人了斷生命的方法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你用甚麼形容詞代表這次的經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請略述這次的經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們誠意邀請你參與小組後的個別訪問。

你是否願意接受個別訪問：願意 / 不願意

如願意，請填上聯絡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謝謝你提供的資料，所有資料只供學術研究用途，絕不外洩。如有疑問，請電 3411 7142　與陳德茂博士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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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受訪者錄音同意書

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工作系

服務對象錄音同意書

香港男士喪親心路尋解歷程

機構名稱	 	 ：	 	 	 生命熱線	 	 	 	

面談 / 活動日期  	 ：	 	 	 	 	 	 	 	

地點 / 時間       	 ：	 	 	 	 	 	 	 	 	 	 	

1)	 本人明白這是一項關於香港男士喪親心路尋解歷程研究計劃。

2)	 在接受本研究計劃內的小組活動／個別訪問的過程中，本人有權拒絕回答任何問題。

3)	 在接受本研究計劃內的小組活動／個別訪問的過程中，本人有權在任時間取消本人同意權，停止小組活動／

個別訪問。

4)	 本人明白在本研究計劃內的小組活動／個別訪問的過程中，為了確保所收集的資料的準確性，整個過程需要

錄影及錄音，然而本人有權在過程中要求暫停錄影及錄音。

5)	 本人明白所有錄影及錄音將於遞交研究發表後清除。

6)	 本人明白參與是項研究計劃是純屬自願性質，所收集的資料只作學術研究及發表用途，本人的個人資料將絕

對保密。

本人明白錄影及錄音的目的及用途，並同意進行此項活動。

      服務對象姓名	 	 	 	    簽名		 	 	 	  日期

	 	 	       	 	 	 	 	        	 	 	 	 	                                                               

	 	 	       	 	 	 	 	        	 	 	 	 	                                                               

	 	 	       	 	 	 	 	        	 	 	 	 	                                                            

	 	 	       	 	 	 	 	        	 	 	 	 	                                                            

	 	 	       	 	 	 	 	        	 	 	 	 	                                                            

謝謝你提供的資料，所有資料只供學術研究用途，絕不外洩。如有疑問，請電 3411 7142　與陳德茂博士聯絡。

機構負責人：___________________ 	 簽名：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 	  

附錄一

內疚、罪惡感可能源自：

1.	 自覺要負責任。親友覺得自己應該為死者的自殺

負責，及最終希望能挽救死者的生命。

2.	 別人的指責。其他人將指控及責任放在某一方

上，亦會加強當事人的內疚感。

3.	 死者的指控。有部份親友認為死者以自殺來終

結，是一種無言的控訴。這亦促使親友有一種強

烈的內疚感。

解脫感

『我看見他／她的精神及心理狀態被那個病折磨到咁

辛苦，或許這樣做，真的令他／她得到解脫罷！』

有部份親友在死者生前曾目睹他／她經歷著情緒波

動、抑鬱、痛苦，或甚多次自殺不遂的狀況，於死者

自殺後，可能會出現放鬆及解脫的感覺。但矛盾地，

親友又很快會為此解脫感而覺得內疚及憤怒。

憤怒

『我為她的自私感到憤怒。』

親人自殺後，讓遺下來的親友或許會對死者、自己、

蒼天／上帝、令死者自殺的人和事等感到憤怒。有部

份親友對死者感到憤怒後繼而又內疚，以致他們沒法

好好地讓自己對一個已死去的至親憤怒。而憤怒的情

緒很多時會被生活的小節或他人的某一句話而引爆。

抑鬱及自殺念頭

『我記起在至親自殺後的頭半年，感到十分難過、感覺

好差，常常有自殺的念頭．．．希望去找他、去陪他。』

若憤怒、無助、內疚、憂慮的情緒無法向外宣洩時，

親友很容易便遷怒於自己而產生抑鬱的情緒（因喪親

而出現的抑鬱情緒是正常而普遍的，但並不是每位親

友的狀況都會轉化為『抑鬱症』）。外國有研究指出，

自殺者親友比一般人有自殺念頭的機率高出三倍。

自殺者親友之喪親反應及歷程

於哀傷路上，每位自殺離世者親友皆有著其獨特的步

伐及經歷。但綜合相關之研究及臨床經驗，親友普遍

性地或多或少都會經歷下述之情緒反應及哀傷歷程。

震驚

『由始至終，我沒有想到他／她會自殺。』

由於事情發生得太突然，縱使過去曾有不少於一次的

自殺企圖，但對親友來說，依然是在毫無心理準備下

接收此噩耗，大都對死者的行為感到難以置信或腦海

變得空白一片。更甚者，有部份親友會否認至親自殺

而離世。

追尋原因

『為什麼？』、『點解會咁？』

特別在若至親沒留下遺書或不明原因下死去，多會令

親友感到困惑，不斷尋根究底，並重覆地回想及追尋

死者生前種種的線索，希望找出自殺的因由。

『為什麼這麼殘忍對待自己？』、『有困難為什麼不

與我傾訴？』

這些親友縱然了解至親自殺的原因，例如明白抑鬱症

對死者的折騰，但仍有很多疑惑縈繞在心頭。

內疚、罪惡感

『如果我可以早點察覺的話．．．他／她就不會死

了！』、『如果那天我不外出，陪著他／她就不會出

事．．．』

大部份親友心裡都有這種內疚感，他們常想著若能多

做一點，可能並沒有自殺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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羞恥感

『事發後，當我其他人乘搭同一部電梯時，我會很自

然地低著頭，不敢與人有眼神接觸．．．』

有部份親友會因至親自殺離世感到羞恥，因而盡量不

與他人接觸；另有一些親友則認為別人會以不友善或

甚歧視的目光相待，而逐漸迴避他人。羞恥感與內疚

讓親友無法好好哀悼死者，加深親友過渡哀傷的複雜

性。

被遺棄的感覺

『她怎可一聲不響地留下我和小兒子，孩子失去了媽

媽、我失去了妻子，我完全覺得有一種被遺棄的感

覺。』

被遺棄的感覺讓親友覺得被拒絕、孤單及無助。

恐懼

『我仍然不敢走近那扇窗。』、『若我突然聽到物件

墮落地的聲音時，會有一種不寒而慄的感覺！』

親友經歷自殺事件後的一段間，多會有一種莫名的恐懼。

恐懼可能源自：

1.	 目睹或發現死者遺體的震撼與創傷。

2.	 某些事物會引致聯想到死者自殺的過程。

3.	 死亡來太突然，令他們失去對生活的控制及安全

感。

4.	 個人過去對死亡或鬼神之說的想法等。

家中的秘密

『不要讓孩子知道爸爸是自殺的，我擔心對他有負面

影響．．．』、『她老人家身體這麼差，怎受起這個

殘酷的事實？』

對部份親友來說，親人自殺的事實相等於一個秘密。

秘密 1：有些家庭會對小孩及長者隱瞞事實的全部，

憂慮他們承受不了自殺的壓力。

秘密 2：縱使全家人都知道自殺的事實，但從此絕口

不談論自殺的話題。

秘密 3：不許家族以外的人知道至親自殺的事實。

必然的沉默

親友保持沉默、不願談論自殺的事實可能源自：

1.	 感到羞愧，認為別人會對自殺者本身及其親友帶

有標籤，沒有人會明白其感受。

2.	 認為即使說了也改變不了死亡的事實。

3.	 設法避免家人間互相指責，或各自的負面情緒影

響對方。

可是，沉默的後果卻對親友影響深遠。例如無法解除

非理性的罪惡感及憤怒，阻延過渡哀傷的歷程，以及

可能誘發身體出現其他毛病。

身體反應

正如一般喪親家屬會經驗的身體反應，如睡眠及食慾

障礙（通常是失眠及食慾不振）、頭痛、頸梗膊痛、

無精力、肌肉無力、呼吸不暢順、行屍走肉或胸部緊

逼的感覺等。

哀傷歷程

哀傷歷程是起伏不定，反覆交替地出現。由接受死亡

那刻開始，親友將經驗哀傷的情緒至回憶及重整與至

親的聯繫，繼而重新適應喪親後的生活，並投入心力

於新的目標與人際生活中。

送給自殺者親友的話

正經歷哀痛的你，我們希望讓你知道，

你並不是孤單的！

或許你可以．．．

1.	 找一個適合自己的空間，聆聽自己內在的需要及

宣洩內心的情緒。寫信給已離世的至親、寫日記、

以藝術的方式表達、深呼吸或做運動等，均皆會

對你有幫助。

2.	 容許讓自己大哭一場，因眼淚可有助抒解心中的鬱

結。

3.	 停止保持沉默。找一個信任的朋友或輔導員，以

抒發哀傷的情緒。

4.	 接納家人間彼此經歷著不同的哀傷步伐。大家坦

誠尊重便可以凝聚更大的力量去共渡哀傷。

5.	 以包容的態度，容許讓自己探求『心中的問號』，

直至整理出自己認為合理的答案或已接受『沒有

答案』的答案。因這是一個必經的歷程。

6.	 嘗試以公平的心態對待自己。接納每個人也有限

制與不足：或許在你的能力範圍內，你已盡量做。

與其不斷責怪自己，倒不如嘗試化悲憤為力量，

盡力去達成至親的遺願。

7.	 每天安排自己做一件自己覺得喜歡／舒服的事情。

8.	 參加一些專為自殺者親友舉辦的『同路人互助小

組』, 以小組動力達致互相交流及支持的效果。

9. 參閱與喪親相關的文章，過來人經驗或書籍，希望

從中得到啟示。

10. 要相信自己。雖然經歷起伏不定的哀傷情緒，你

是可以過渡並轉化它的 !

送給關心自殺者親友的人

若你遇到自殺離世者親友，你想表達關懷與支援。

或許你可以．．．

1.	 以行動表達關懷。例如出席及協助親友辦理葬禮，

葬禮後定時致電問候及陪伴、協助照顧幼小／年

老家人，支援日常事務如協助搬屋及煮食等。

2.	 用心聆聽及給予空間。若親友想談及至親自殺的

感受時，容許他們宣洩，特別是哀傷、憤怒、內

疚及『點解』的情緒。但假若他們不想多談的話，

則不用勉強，應給予對方空間處理。

3.	 切忌因避免他們傷心難過而說『不要再說／再想

傷心的事．．．』、『節哀順變』等說話。因親

友只會認為你不願聆聽及不明白他／她。

4.	 留意一些特別的節日及日子。當接近一些紀念

日、生日、忌辰或某些時節的日子，皆會觸動親

友的思念及哀傷的情緒。此時，你可主動聯絡並

關心他／她當天的安排。甚至，若他／她同意，

可安排活動以陪伴他們一起過渡。

5.	 鼓勵親友參與一些專為自殺者親友舉辦的『同路

人互相小組』及相關輔導服務，以增強支援網絡

及減輕其孤單感。

6.	 鼓勵或陪伴親友保持適量的作息時序，以維持身

體的基本健康。

7.	 以接納、包容及信任的態度，相信親友有個人空

間及能耐去面對哀傷。

8.	 嘗試順應親友的情緒起伏及哀傷步伐，除予以空

間讓他／她抒發外，若你也認識死者，你亦可與

他／她一起懷念其生前的生活點滴。

9.	 與其他親友輪流支援。一則可有多些私人空間讓

親友表達心事：二則你亦需要照顧個人的情緒。

10.	留心親友的身心狀態，如有需要，可鼓勵他／她

尋求專業人士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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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助錦囊 ( 組織、熱線、書籍、網頁 )

喪親輔導 / 支援服務 電話

生命熱線 -「釋心同行 - 自殺者親友支援計劃」 2382 2737

善寧會譚雅士杜佩珍安家舍 2725 7693

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 2341 7227

贐明會 2361 6606

社會福利署熱線 ( 家庭服務中心 ) 2343 2255 ( 按 1、7 字轉駁 )

24 小時求助熱線 電話

生命熱線 2382 0000

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 2389 2222

撒瑪利亞會 ( 多種語言服務 ) 2896 0000

明愛向晴軒 18288

網頁資源 電話

生命熱線 www.sps.org.hk

香港大學香港賽馬會防止自殺研究中心 http://csrp.hku.hk

憂鬱小王子 http://depression.edu.hk

香港健康情緒中心 http://www.hmdc.med.cuhk.edu.hk

香港心理衛生會 http://www.mhahk.org.hk

American Foundation for Suicide Prevention http://www.afsp.org

Survivors of Suicide http://www.survivorsofsuicide.com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Suicidology http://www.suicidology.org

GriefNet http://www.griefnet.org

有關自殺者親友之哀傷、喪親及情緒健康之書目

難以承受的告別　──　自殺者家屬的哀傷旅程 克理斯多福．路加斯．亨利．賽登（心靈工坊）

說不出是自殺 自殺遺孤編輯委員會、長腿育嬰會編（先覺出版）

解剖自殺心靈 愛德溫．史奈曼（張老師文化）

夜．驟然而降　──　了解自殺 Kay Redfield Jamison（生命潛能）

找回生命的答案　──　自殺者親友的重建書 蕊塔．羅賓森（麥田出版）

打破沉默　──　幫助孩子走出悲傷 琳達．高曼（張老師文化）

喪慟夢 蘇絢慧（張老師文化）

留給最愛的說話 伍自禎．黃蔚澄．傅景華（突破）

當所愛遠逝 凱倫．凱塔菲絲（張老師文化）

心靈雞湯　──　悲傷話題 傑克．坎菲爾．馬克．韓森（晨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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